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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 

 

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以新竹姜朝鳳家族為例 
 

文／吳學明 

一、前言 

 

台灣史上重要家族之崛起，均有其共通之處，而其為後人所熟知樂道者，則

在於其家族之特色。如板橋林家、霧峰林家、新竹鄭家、高雄陳家，甚或稍晚之

基隆顏家、鹿港辜家等，各有其家族特色。近年來台灣家族史研究頗受重視，屢

有佳作，如黃富三教授之研究霧峰林家、許雪姬教授之研究龍井林家等均是。 

新竹姜朝鳳家族，雖然不如前述各家族舉台聞名，但卻有其重要性與特色。

連橫《台灣通史》書中，姜氏族人有三人入傳。一是姜朝鳳，附於新竹拓墾始祖

〈王世傑列傳〉之中。一是姜秀鑾，列有〈姜周列傳〉專傳。一是姜紹祖，列有

〈吳、徐、姜、林列傳〉。
1
其中姜朝鳳、姜秀鑾因開墾而入傳；姜紹祖因抗日而

入傳。姜紹祖所領導之義勇，其先人多屬大隘的拓墾者。此外，姜氏族人尚有多

人，為地方性志書所樂載，如姜勝智被稱為「拓墾九芎林庄(今新竹縣芎林鄉)始

祖劍。可見姜家在台灣史上，是以土地拓墾的成就為後人所重視。 

歷來有關新竹姜家的研究，初有筆者之《金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

一書，
2
書中對姜家的墾業及發展，有諸多討論，惟非以姜家為主軸之專論。後

來有莊英章教授與陳運棟先生之〈晚清台灣北部漢人拓墾型態的演變－－以北埔

姜家的墾闢事業為例〉一文。
3
莊教授長於分析，以民族學之觀點討論北埔姜家

之墾業，頗多長人之處；但在史料運用上，仍嫌不夠深入，對於姜家墾業與姜家

發展關係之討論，亦嫌不足。因此關於姜家之討論，仍有其空間。 

如前所述，姜家之發展，是以參與土地拓墾為主軸。他們從事土地拓墾之過

程為何？以土地拓墾為主軸的發展方式，對姜家有何影響？又他們如何成為地方

上之望族？發展歷程有何影響？均值得再深入探討。 

姜家之墾業並不因為日本之統治而終止，
4
但其開墾主流已過，所以本文討

                                           
1 連橫，《台灣通史》(三版；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卷三十一，列傳三；卷三十二，

列傳四；卷三十六，列傳八。 
2 拙著，《金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84)，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專刊 14(1986)。 
3 莊英章、陳運棟，《晚清台灣北部漢人拓墾形態的演變－－以北埔姜家的墾闢事業為例》，「台

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研討會」(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4)，論文單行本。 
4 明治四十一年二月十八日徐新泰、姜振乾等同立分管墾地井解散金南昌宇，乾字號。主要內

容如次：「因明治三十六年間湊集五大股按作四十分，向官給墾梅仔坪、六股、長坪、四十二

分……等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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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時間以日本據台為下限。 

 

二、姜氏族人的墾業 

 

在討論姜氏家族墾業之前，首先說明姜家在台的遷徙狀態。根據《姜氏族譜》

等資料顯示，姜朝鳳家族來台之後又有兩次遷徙。他們在乾隆初來到台灣，於紅

毛港樹仔林庄一帶從事農耕，成為翠豐庄墾戶汪仰詹之佃農。至乾隆四十年左

右，姜朝鳳七子中有四房，遷往當時墾潮正盛之九芎林庄一帶發展。其中姜勝智

甚且擔任九芎林庄之佃首，成為九芎林庄墾業之主導者，使姜家獲致良好之發展

機會。後來姜秀鑾乙房，又以九芎林為基地，向鄰近地區求發展，終至成為開墾

大隘地區墾隘之實際負責人，使姜家的發展達到頂峰。隨著大隘地區之開墾完

成，姜家乃於咸豐四年，將家族遷往今北埔定居。姜家又領導墾民，以大隘地區

為基地，向內層山地發展。本節即以紅毛港、九芎林及北埔為重心，分成三個時

段討論姜氏族人墾業之發展，及財富累積之情形。 

 

(一)紅毛港時期之墾業 

 

連橫《台灣通史》謂：「姜朝鳳……以乾隆二年，往墾紅毛港附近。」
5
因此

後來之論者，即以姜朝鳳家族於乾隆二年渡台從事拓墾。但根據《姜氏族譜》顯

示，姜朝鳳父親姜仕俊之三兄弟(大伯仕賢、叔仕傑)均渡台，朝鳳之祖父景輝育

有三子，均渡台謀生。而且景輝之大哥九輝，其四個兒子中亦有三房來台。
6
可

見姜氏家族在同時期有多人渡台討生活。而且姜氏家族之來台，並不是始於姜朝

鳳，或許姜朝鳳係與其父親及伯叔同時渡台。根據族譜記載，姜朝鳳出生於康熙

三十二年(1693)，乾隆二年入墾紅毛港時姜朝鳳已年過四十；如果朝鳳之父仕俊

先朝鳳渡台，則其時間當在雍正年間，而仕俊兄弟之來台當在其前後，甚或同時

來台。總之，姜氏家族之來台，其時間當在雍正年間或乾隆初年。 

姜氏家族在紅毛港墾耕了四十年，在姜朝鳳過世之後有了重大之轉變。根據

《姜氏族譜》之記載，姜朝鳳死於乾隆四十三年(1777)，享年八十五歲。但鑑諸

其他資料，可發現仍有諸多疑點。如其七位兒子在乾隆四十年十月所立之鬮書，

即明載「父親遺有家業水田壹所，帶瓦屋參問、茅屋並牛稠七間。」
7
顯見當時

姜朝鳳已經死亡；但姜家史料中有乾隆五十三年十月，以姜朝鳳為名義向「竹塹

                                           
5 同註 1，頁 621。 
6  (始祖世良公派下系統圖)，收入姜氏族譜編委員會編，《姜氏族譜》(1970)，頁 3。 
7 乾隆四十年十月，姜阿妙等同立分家鬮書(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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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戶汪仰詹」給出「樹林荒埔拾甲」之墾單。
8
因此，姜朝鳳過世之年代當存疑

義，但以分家鬮書所載推定姜朝鳳死於乾隆四十年之前應較可靠。族譜記錄錯誤

為常有之事，以先人名義承墾土地亦非特例。何況乾隆四十年以後，朝鳳諸子中

已開始典賣祖業。
9
或為他遷以求發展之故。 

朝鳳父子時期之紅毛港，早已為墾民所入墾。根據資料顯示，紅毛港一帶地

區，遲至雍正年間，已為竹塹社「番人」賣與汪淇楚，即後來之汪仰詹墾號。
10

因此姜家移民只得向汪家承給土地墾耕，成為汪家之佃農。而姜朝鳳等所承墾之

地在紅毛港樹林仔，即今新豐鄉下坑村一帶。 

 

(二)九芎林時期之墾業 

 

姜家在九芎林地區之墾業可分成兩大部份加以說明，一是佃首姜勝智之拓墾

九芎林，一是姜秀鑾之往九芎林南勢地區之開墾。 

姜朝鳳育有七子，擁有豐沛之勞動力，具發展潛力。但紅毛港地區，可墾土

地已為大墾戶所佔有，耕地取得困難。較具進取積極精神，不以佃農為滿足者，

前往開墾第一線，尋找發展機會，是極為正常之現象。姜家子弟後來有四房(即

勝捷、勝賢、勝略、勝智等)，遷往九芎林地區，其遷居時間當在乾隆三、四十

年代。
11

當時之九芎林，為漢墾民向「番地」開墾之第一線，墾民全力開墾九芎

林，後來並以九芎林為據點向鄰近地區開墾，成為開墾事業之中繼站。
12

 

遷至九芎林之四位兄弟中，其表現以勝智最為突出。他在政府設置番屯之後

出任「九芎林庄佃首」，初負責督收屯租。故福康安奏褶中載稱：「佃首姜勝智，

經理九芎林租務，年給辛勞穀六十石，折銀六十元。」
13

劃歸屯租之田園埔地經

丈計一百五十四甲，其中部份已由漢佃墾成田園，部份仍為未墾之荒埔。未墾之

埔地，准予姜勝智招佃開墾。此由姜勝智所給出之招佃墾耕字可詳細得知，茲引

錄如次： 

 

立招佃墾耕字，竹塹九芎林莊佃首姜勝智，緣九芎林莊田園，於乾隆

五十三年，經蒙泉州府憲徐奉文勘丈歸屯，舉智充當佃首，按年催收屯租

                                           
8 乾隆五十三年十月，萃豐庄墾戶汪仰詹給與姜朝鳳墾單(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9 乾隆四十六年十月，姜勝智主典當田契字。乾隆四十三年十月，姜妙立典山埔園地契字(新竹  

北埔姜家史料)。 
10 參見拙著前引書，頁 46－48。 
11 參見同註 6 所引族譜；姜振驤撰《北埔姜氏族譜》，及契字資料。 
12 參見拙著，〈清代頭前溪中上游地區的土地開墾〉，《台北文獻》直字 108(1994)，頁 73－120；

直字 109(1994)，頁 19－67。 
13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頁 1050；以

下簡稱台銀文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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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繳，所有該處未墾餘埔，亦蒙丈報准另招佃墾耕在案。但九芎林庄田園

乏水，深慮屯租有誤，欲開圳引灌，工本浩大，無項可出，茲將丈報餘埔

招佃開築水圳墾耕，俾各田園得以接水灌溉，實屬兩全其美。
14
 

 

可知姜勝智原來只是以佃首身份負責催收屯租，進而轉變成為負有招佃開墾

以供屯租之責的「墾戶」，並與劉承豪同被譽為「拓墾九芎林之始祖」。由於資料

之限制，姜勝智何以被徐夢麟挑選為「九芎林庄佃首」，今已不可考，但可推測

姜勝智當為活躍、富領導力，與官府關係良好之地方領導人物。
15 

由前段引文可知，姜勝智除主導九芎林之土地拓墾外，為確保屯租之穩定，

他又從事「開圳引灌」之水利工程。根據資料所載姜勝智所領導修築之灌溉埤圳

計有： 

 

一、 梘埤圳：又名五股林圳，乾隆五十四年姜勝智、劉承豪等十六

人開濬，灌溉田三十餘甲。 

二、 下山埤圳：乾隆五十年二月姜勝智、劉承豪等共同開設，灌溉

下山庄田七十五甲。 

三、 九芎林圳：道光初年姜勝智開濬，灌溉田四百餘甲。 

四、 五塊厝圳：道光初年姜勝智開濬，灌溉田十八甲。
16
 

 

姜勝智以佃首身分，將丈報餘埔招佃開墾，到底開墾了多少土地，已難加考

證。根據資料顯示，姜勝智曾將屯田外之土地也招佃開墾，超越了官方所授與之

範圍，所以其所招墾之地應相當可觀。但姜勝智在九芎林地區之發展，似乎遭遇

到來自今竹北林家勢力之競爭與挑戰。所以姜勝智「混給創的現象遭林家之抵

制，因此「佃首姜勝智、林國寶等混給爭墾，因而互控。」經淡水同知薛志亮，

於嘉慶十五年，「前來清丈九芎林屯租足額，將姜勝智混給墾批吊銷。」
17

此舉

雖未影響姜勝智之佃首地位，但由於林國寶家族之競爭，姜家之發展一定會受到

                                           
14 乾隆五十七年正月，九芎林庄佃首姜勝智立給招佃墾耕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5 研討會時承評論人溫振華教授賜教，認為可能在歸屯之前，姜勝智已在該地開墾，任命他為

佃首是承認現實的表現。施添福教授則提出另一思考方向，以為姜勝智之出任佃首，可能是

在乾隆四十年代，姜勝智即與中部之岸裡社建立良好的關係，而且九芎林之部分屯租即撥歸

岸裡社之麻薯舊社，因此被任命為佃首。此二說均有其可能，但均難在文獻上加以印證。就

另一角度而言，姜勝智出任圳首的時間在嘉慶元年，晚於其出任佃首十餘年，其因果關係為

何，尚難推斷。 
      感謝兩位教授就此問題提出寶貴意見，謹加以陳述，以供方家參考。 
16 《新竹文獻會通訊》11(1954)，頁 4。波越重之，《新竹廳志》(台北，1905)，第二編建置，頁

52。 
17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銀文叢第 152 種，頁 339－400 



 29

影響。 

姜勝智擔任九芎林庄佃首，負責墾務與屯租催收，對屯田有相當之支配權，

姜家各房是否因此而得到發展機會，值得注意。就其本房而言，在墾區內獲得之

土地似乎相當有限。除嘉慶十年姜勝智之子，曾以姜懷岳、懷馥及懷精之名，向

佃首姜勝智承給九芎林一帶之埔地外，未見其他給墾之記錄。而且該份資料與姜

勝智給與他佃之墾字迴異，其真偽值得注意。
18 

二房勝賢之子懷齊，曾於乾隆五十八年向佃首姜勝智給出九芎林埔地開墾。

嘉慶十七年(1812)，姜懷齊又向竹塹社土目潘文起，給出九芎林燥坑內節坑北之

埔地。
19

可見姜勝智任佃首期間，姜家各房多少得到發展之機會，惟姜家因而得

到多少土地，事已不可考。 

姜勝智佃首地位，隨著其過世而結束。姜家在九芎林一帶之墾業，因而沈寂。

另一波拓墾浪潮，正在醞釀中，帶動此一浪潮者為姜秀鑾。姜秀鑾出生於乾隆四

十八年(1783)，為勝智長兄勝捷之孫子，其父祖在墾業上，並無特殊之表現。 

姜秀鑾之參與墾務，應該始於道光八年。該年八月，姜秀鑾以三百大元資金，

參與石壁潭坑洲一帶土地之開墾(今芎林鄉石潭村)。先是陳驕向竹塹社廖家承給

九芎林石壁潭坑洲一帶埔地開墾。之後陳驕「情因無力開闢，轉退與弟陳振合、

厘觀頂墾。又因洪水沖壞，工力浩大，又近山林，生番擾亂，不能墾成，又再托

中退賣一半與范宏斌、奇山兄弟津本合夥，作為四股共墾，前去招佃貼隘口糧，

漸開成田。」「至于甲申年(道光四年)南片大坑水勢已傷，各股要均銀員築璺工費

泰多，陳厘觀叔侄商議，情愿將自己股分，叔侄分內之田園一半出賣，托中招到

林秀春、金逢泰出首承買。田園壹半依然與舊范宏斌、奇山共股共墾之業，遞年

均納大租、加減隘租口糧。」
20

 

此一墾業乃成為范宏斌、范奇山、金逢泰、林秀春等四人所共有。范宏斌、

范奇山等所應得壹半之業，是范元志、范阿水、范奇山、范萬姜兄弟合股承買共

業，「因立契以後，價銀不敷，爰再托中招得姜秀鑾，備出價銀參佰大員正湊足。

其數議將此承買之業均作五股，姜秀鑾得壹股，范元志得壹股，范阿水得壹股，

范奇山、范奇海兄弟得壹股，范奇萬、范奇富兄弟得壹股，合共伍大股分。」
21

 

                                           
18 嘉慶十年二月，九芎林庄佃首勝智立招墾耕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從資料顯示嘉慶十年二

月，姜勝智曾將九芎林庄旱溪內埔地一所給與其子懷岳、懷馥、懷精等三人自備工本前去實

力開墾。本張招墾字與姜勝智所發出之其他招墾字稍有不同，乾隆年間姜勝智給與李中英、

姜懷齊等者為版印之空白契加填佃人姓名、埔地四至，在時間上亦刻上乾隆二字，幾年則另

填；給與其子之招佃契字則全以毛筆書寫，所銓「九芎林庄佃首姜勝智印」印，文字雖然相

同，但其字體明顯不合。是故此一招佃墾耕墾字，到底其可靠性如何，實值得進一步探討。 
19 乾隆五十八年十月，九芎林庄佃首姜勝智立給招佃墾耕字。嘉慶十七年八月，竹塹社土目潘

文起等立給墾批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20 道光十一年十二月，竹塹社番廖發生立給丈單永定大租字(新竹此埔姜家史料)。 
21 道光八年十月，范宏斌、范奇山、姜秀鑾等同立合約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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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墾業至道光九年十月，姜秀鑾與范家兄弟拈鬮分管。姜秀鑾分得第一

鬮，由於係承購荒埔開墾，尚內餘埔尚未墾成，故約定「猴洞口及溪南片尚有埔

地未分，乃係五股公共之業，日後再作五股均分。」而且「尚有未墾埔地，倘日

後要墾成田者，所有圳路水源，任從下份人開築，上流下出，不得以闔分後，故

意截流勒索股夥等情。」
22

這是現存資料所見，姜秀鑾首次參與墾務工作行列，

而且頗為成功。姜家所經營之「源豐號」，更利用此一機會，向「竹塹社白番」

廖發生取得該處番大租之典讓權，典期五年。
23

姜家可能因而取得該地之番大租

權。 

姜秀鑾有了石壁潭之墾務經驗後，對墾務工作逐漸感興趣，而其墾務經驗亦

為鄰近地區墾戶之注意，尤其是姜秀鑾當時又擔任九芎林庄總理。這樣的條件，

使他在後來的墾務工作上層露才華，不但使姜家的墾業更上一層樓，而且帶動了

新竹沿山地區的拓墾潮，金廣福墾隘隨之組成。 

姜秀鑾在籌組金廣福墾隘之前，一項重要之拓墾事業為參與「員山南重埔」

一帶(今新竹縣竹東市二、三重里)的開墾。道光十二年林秋華等「邀齊眾佃按田

均派銀元，向得竹塹社通事衛金生、土目潘文起等給出南勢三、四重埔為牧牛草

地。」並以生番出擾，趕去牛隻為由，建議淡水同知准予移隘並加派隘丁，獲得

官府同意，並發給曉諭。
24

事實上，從九芎林南下之移民潮，早已進入此區，道

光十三年九月漢墾民即以林垂裕為首，向竹塹社給墾員山南重埔。
25

前述移隘及

增派隘丁，實為因應員山南重埔一帶地區開墾需要而運作之結果。 

具名向竹塹社承給墾單的林垂裕為何人，已無可考。或為竹北林家之公號，

或為其他之在地墾戶。他結合了劉阿若、范阿台、鄧廷芳、范阿祿、羅昆山、林

慶猛、林慶恩、林民安等人，以合夥之方武向竹塹社承墾埔地。並聘得范振德、

范阿庚等為隘首。除隘首及竹塹社墾戶免出股本之外，其所需費用，由諸股夥均

分。
26

 

此一拓墾工作雖然設有隘首，且竹北林家也津本參與(林慶忍、林慶猛均為

竹北林家之人)，但股夥轉讓情形頻繁，且每股股金不高。可知參與者多為親墾

之小農，因資金不足而中途退出。隘務雖責成隘丁首負責，但要在「生番」出擾

必經之地設隘防番，誠非一般小墾民所能承擔者。蓋欲董辦新墾事務，需要「起

造隘寮、招募隘丁把守地方，鳩派隘糧及築開坡圳，招佃墾闢田園、建造庄屋、

設立庄規」，實非一般性格之人所能承辦。故「夥內人等不能董辦諸事」因此由

                                           
22 道光九年十月，姜秀鑾、范元忠、范阿水等主分鬮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23 道光辛卯(十一)年十月，竹塹社白番廖發生立典加陞大租契(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24 道光十四年十一月初七日，淡防分府李嗣鄴給發貼曉諭(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25 道光十三年九月，竹塹社屯番廖阿財等立給墾批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26 道光十三年十月，林垂裕等立合約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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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慶忍出首具名，邀得姜秀鑾前來助辦隘務。
27

姜秀鑾所董辦者，並非單純之隘

務，而是一武裝拓墾移民的繁雜工作。除隘防、墾務之外，尚需建造庄屋，設立

庄規。主事者除要具備蠻荒地區開墾領袖性格之外，還需要與宮府熟稔，才易於

與官府洽辦諸事。道光十四年十一月，淡水同知李嗣鄴之所以頒發曉諭同意增丁

移隘，應是姜秀鑾、林秋華之運作的結果，姜、林兩家在此區之墾業，扮演著重

要的領導角色。 

是故姜秀鑾之介入三、四重埔地區之墾拓，並取得此區土地拓墾之主導權，

實與姜秀鑾具備蠻荒地區開墾領袖的性格，且為九芎林庄總理，與地方官府關係

密切有關。承墾後股夥變化甚大，且竹北林家在道光十一年林秋華中武舉人之

後，在南重埔一帶土地之拓墾與防番工作表現顯得積極。因此在道光十七年，三，

四重埔地區分管土地即由姜秀鑾及林秋華出首。無疑的姜秀鑾之介入，是此區成

功墾成原因之一，同時也為姜家再進一步發展奠下基礎，金廣福墾區的開墾即由

此切入。 

 

(三)北埔時期之土地拓墾 

 

1.領導金廣福大隘地區之拓墾 

 

姜秀鑾擔任金廣福墾號粵籍墾戶首，實際負責拓墾第一線工作。關於金廣福

墾隘的拓墾工作，筆者在他書已多所討論，今不再贅述。於此所欲說明者，為姜

家在金廣福墾區內之抱隘、借隘之類的拓墾活動。戴炎輝先生認為所謂抱隘即是

出抱人(墾戶或隘首)「本應自行設隘而不自設，將隘務包與他人辦理而貼納隘費

之意。」
28

也就是將一切隘務責成承抱人辦理，由承抱人募丁建隘防守，保護耕

種樵牧，以免番害；相對的出抱人應給與幫貼隘糧。承攬隘務之人，其目的不在

於單純隘糧之取得，而是在於移隘開墾取得耕地；原出抱人則在於新墾地隘糧大

租之收取。 

根據《金廣福墾隘給墾號簿》所載，金廣福墾號埔地之給出，除了股夥分管，

墾民承墾荒埔之外，尚有抱隘乙項。抱隘發生之時間，主要在咸豐四年至咸豐八

年，分別為「金聯成」之抱墾社寮坑，「金福和」之抱墾坑南大份林，「金協和」

之抱墾番婆坑，「金福源」之抱墾北埔角。以及同治五年姜殿斌，抱隘開墾大南

坑一帶。該資料對抱隘規定得相當詳盡，可印證前述隘務抱出者及承者之權利義

務關係。茲將其中有關金協和抱隘之相關規定摘錄如次以供參考： 

                                           
27 道光十三年十二月，林慶恩等同立邀請助份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28 戴炎輝，〈隘制及隘租〉，《清代台灣之鄉治》(初版；台北：聯經出版公司，1979)，頁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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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陸年丙辰歲十一月，給出番婆坑，就福原隘外移入內層龍崗，

直透金聯昌隘寮相接，遷建炮櫃，招佃開墾，一可以連絡把守，又可

以就地加徵。其給出界址，東至……自經給出之後，其給墾界內山林

埔地，即付新墾號金協和股夥等，前去移建炮櫃，招佃開闢成田，永

為己業。即日言明……共計八年為限。 

限滿成田之日，聽墾戶依例丈明，按甲科租，給出丈單。每甲田

隘糧大租，照金聯成規例供納。其隘丁隘糧及山面不測等事，原歸福

自行發給支理清白，不干新佃之事，至山場出息什費等項，概行係歸

新佃戶金協和自行向佃抽收，以抵遷隘需費。此乃兩相允悅，各無反

悔。今欲有憑，立給墾批字一紙付照。
29
 

 

前述抱隘除姜殿斌係以個人名義之外，其餘四件由其名稱觀之，均屬合股之

型態。抱隘是要經由向內層移建隘寮，方能取得埔地開墾，可見其地當不屬於平

坦之區，而且「番害」必定嚴重，欲將其墾成耕地實屬不易。為結合更多力量，

多採取合股方式，但仍難以奏效。以金福源墾號而言，該墾號於咸豐八年九月間，

向金廣福墾隘抱隘開墾，但至同年十二月股夥才同立合約。此事屬不尋常，因為

八月既以該墾號為名承抱，可見該墾號應於八月之前即組成，何以十二月再訂立

合約。此一問題或可由十二月之合約得知一二。 

 

緣咸豐八年九月間，彭寶源五股等仝立墾號金福源，向得總墾戶

金廣福給出山林埔地壹所，土名北埔角。其界址年限，以及隘丁隘糧

山面一切等事，悉載墾約聲明。因山面崎嶇，生番又出沒無常，實艱

以墾闢，爰招得姜殿邦自己出身籌劃。當日眾股夥言定將此承給之業

配為十大股，姜殿邦自得五股，彭寶源貳股半，溫有恭壹股，陳良恭

半股，邱同興半股、曾友昌半股，計共拾股，津派本銀合什金福源，

將承給界內建炮櫃、撫賞生番及各款要用需費。
30 

 

可見金福源墾號原先只有彭寶源等五股，後來「因山面崎嶇，生番又出沒無

常，實艱以墾闢」，墾務無法推展，乃請姜殿邦前來籌劃，並給予一半之股權。

原有股夥中溫有恭曾為金廣福墾隘之管事，
31

彭寶源屬埔尾彭三貴家族均富於墾

                                           
29 咸豐六年十一月，金廣福給出墾批字，載《金廣福墾隘給墾號簿》［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30 咸豐八年十二月，金福源股黟彭寶源、溫有恭等同立合約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31 參見拙著前引書，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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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經驗。憑他們之經驗與實力，乃無法使墾務順利進展，可見抱隘並非易事。因

此金福成墾號墾務之順利完成，有待身為金廣福墾戶首，墾務經驗豐富的姜家。

由於姜殿邦之參與，自己「出身籌劃」，對原住山胞採取恩威並用之政策，一方

面「移建砲櫃」實力防患，一方面「撫賞生番」，墾務因而順利有成。金福源墾

號乃於同治七年將北埔角一帶墾成，將墾成埔地加以鬮分，其中姜榮華(時姜殿

邦已去世)應得五股，鬮得小土名大湖莊等處土地。
32

 

金協和墾號於咸豐六年十一月，向金廣福墾號抱隘開墾番婆坑一帶山林。初

組成時姜家並未參與，至咸豐八年姜殿邦又參與金協和墾號之墾務。至同治五年

股夥分管埔地，姜家分得其二股半之產業(總數十五股)。
33

姜殿邦參與金協和墾

號之背景、過程，是否與金福源墾號相同，已不可知，但相對於其他股夥所持有

之股數，當可推知姜家在此一抱隘開墾過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總之，金廣福墾區內之抱隘工作，是大隘地區之墾務得以再向內層拓展之主

要因素。就已知之資料顯示，由於山面崎嶇可墾平地狹小，「番害」又極為嚴重，

抱隘是危險且不易達成目標之工作。而姜家以其墾戶首之地位，及長期以來之參

與山地拓墾之經驗，為有意抱隘拓墾者之注意。所以咸豐年間之抱隘拓墾工作，

姜家均居重要地位，甚至可以說姜家之介入，是抱隘拓墾得以成功之主因。 

姜氏家族除了投注金廣福墾區內之抱隘拓墾工作外，對於鄰近地區墾號之抱

隘亦積極參與。 

咸豐八年樹杞林隘首彭錦恭、吳阿乾等組成「金福成」墾號，向樹杞林(今

竹東)墾戶金惠成，及南興庄墾戶金廣福借出隘丁，「在該處山面自建隘寮，把守

地方，以便佃人耕種蕉［樵］採。」由於防番及墾務之需要，請墾戶首姜榮華出

首幫理隘務八年，每年貼與姜榮華辛勞谷參拾伍石正。
34

 

姜殿邦曾出任咸菜甕墾戶首，因此鄰近地區之抱隘拓墾工作，姜家亦積極參

與。咸豐九年隘首金泰安，「設建隘寮，調撥隘丁把守地方，兼之開墾田地」，因

用費日繁，隘丁口糧租不足，還需陸續修築炮櫃，無力承擔。於是請得殷戶徐榮

興、徐元龍、溫燕京等出首同津資本，合號「金捷發」鋪，以代墊給發各項隘費。

並向墾戶姜殿邦，及鍾盛興、黃慶興、蕭鳴皋等三墾戶借隘開墾，遞年共計工，

食鉛藥穀貳仟伍佰零捌碩正。
35

借隘期限八年。咸豐九年之合約字載示隘首「金

泰安」之經理人為宋國安，但到了次年金泰安之請帖資料，金泰安之經理人已為

姜殿邦所取代。又該份請帖銓有「給四方林等處墾戶黃慶興記」、「給大坪庄墾戶

                                           
32 同治七年六月，姜榮華、彭寶源等同立鬮書分管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33 同治九年三月，彭陳養立歸管山林田業字。同治五年九月姜榮華、彭三貴同立分管墾底山林

埔地股份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34 咸豐七年八月，彭錦恭、吳阿乾立請帖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35 咸豐九年十一月隘首金泰安墾戶姜殿邦同立合約給發隘糧對租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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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盛興長行戳記」等戳記。
36

根據《淡水廳志》所載，四方林在今新竹縣關西鎮

之北方，大坪則在更內層。
37

蕭鳴皋為宵裡社蕭家第四代，其家族墾地主要在銅

鑼圈(今桃園縣龍潭鄉)。
38

約內股夥「蓮座山」，即今桃園縣大溪鎮之蓮座山觀音

寺。可見北埔姜家對墾務投入程度，而且不以金廣福墾隘地區為限，即使今桃園

山地地區之拓墾，他們亦前來綜理隘務工作。可見姜家在墾務上之表現，廣受沿

山地區拓墾者之尊重，而姜家也樂意投入第一線之墾務工作。其積極冒險、不斷

尋找墾地之精神表露無遺。 

 

2.合組廣泰成拓墾太湖罩蘭 

 

關於「廣泰成」墾號之開墾大湖、罩蘭(今苗栗縣大湖鄉、卓蘭鎮)，已有專

文討論。39本節僅就姜氏家族參與廣泰成墾號之意義加以討論。 

根據《淡新檔案》所保存之資料顯示，早在嘉慶年間即已有漢人陸續入墾罩

蘭地區；大湖則遲至咸豐十一年始有吳定貴兄弟入墾。
40

但因附近生番出沒頻

繁，效果不彰。劉銘傳裁隘後，歸撫墾局改由官辦，但歷經多年仍無具體成績。

在廣泰成稟請立案時指陳：「罩蘭、大湖一帶山場，九分青山一分曠埔，以前民

間私墾三四十年，固屬拋荒未闢；自光緒十一年以來，官辦歷年，各墾戶未能仰

承德意，荒廢猶昔。寔因人力貲本難以湊集，而山多田少，施工亦甚難為」，41

可見此地之難墾。劉銘傳在光緒十二年九月之〈督兵剿中路叛番並就近巡閱地

方摺〉，說明了罩蘭、大湖等處附近之蘇魯及馬那邦各社「生番」，與前往採煎樟

腦居民之間相互殺戮之嚴重，以及在林朝棟等全力會剿時結合鄰近各社強力抗拒

之情形。
42

罩蘭、大湖一帶之難墾由此可推知一二。 

由於罩蘭一帶墾業難成，雖然由官府負責強力推展多年，仍毫無起色。「山

埔坦平之地，鑿圳則窘於無貲；林木叢茂之區，燒伐則苦於無力；人心則參商不

一」，以致於在光緒十三年六月曾對「罩蘭認墾各地一律勘丈」，但仍不敢遽發墾

單與墾民。因為官方不具信心，故以為「該處墾務，非改弦易轍，勢難望其有成

                                           
36 咸豐十年九月墾戶金泰安立請帖(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37 陳培桂，《淡水廳志》，台銀文叢第 172 種，卷三，志二建置志，頁 49。 
38 張素玢，〈龍潭十股寮蕭家－－一個霄裡社家族的研究〉，「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央

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4)論文，頁 13。 
39 黃卓權，〈台灣裁隘後的著名墾隘－－「廣泰成」墾號初探〉，《台灣史研究暨史料發掘研討

會論文集》(台北：台灣史蹟研究中心，1987)，頁 105－140。 
40 《淡新檔案》，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藏微卷，編號 17339。 
41 《淡新檔案》，編號 17339.23。 
42 劉銘傳，〈督兵剿申路叛番並就近巡閱地方摺〉，《劉壯肅公奏議》，台銀文叢第 27 種，頁 20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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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43

在執行劉銘傳裁隘政策之後，仍由官府主動促成新墾號之成立，其原因

即在於此。 

光緒十五年九月黃南球、姜紹基等四大股所同立合約字載明：「因仰奉中路

撫墾局梁諭飭大湖等處平原沃野至今拋荒未闢，皆緣前承墾各戶未能得力。後奉

中路營務處總辦撫墾事宜，詳奉爵撫憲劉批准招令入山集股墾闢，僉議公號曰廣

泰成。……公同議作四大股墾闢，黃南球應得一股，姜紹祖應得一股，林振芳應

得一股，陳萬青、澄波共得一股，每股津出七二洋銀參仟大員，四股共集本銀壹

萬貳仟大員。奉憲令公舉黃南球墾闢專主經理……墾內田園埔地，佃戶耕樵牧採

栳寮蔗廍紙寮枋枓竹木山工。」
44

 

參與廣泰成墾號之黃南球，在岑毓英執行撫番政策中崛起，授與「新竹總墾

戶黃南球戳記」，劉銘傳執行裁隘政策之初，代替政府向沿山諸隘收取隘租，
45 

在

沿山地區極具影響力，且與梁成枬等人關係良好，故當官府決定將墾務交與民間

承辦時，黃南球乃成為首先考慮之對象。 

林振芳為例貢生，授五品同知，其子春寶、春友具為生員。清光緒二十二年

(日本明治二十九年)時擔任棟東上堡之總理，一家二百多口合住，為今豐原、神

岡一帶之富豪，每年享有七萬石租。曾主持地方團練及保甲局，光緒二十三年(明

治三十年)授與紳章，時年六十六歲。
46

在地方具影響力，由於資料限制，無法

做深入觀察。但有可能因地緣關係，或與林朝棟之關係，而投入廣泰成墾號。在

總契所載「林振芳應得一股」，實際上是由各小股聚資而成，以林振芳之名訂立

總契字。林振芳實際出資五百元，之後轉賣與辜顯榮。
47

 

就地緣關係而言，大湖、罩蘭離北埔甚遠，姜家何以會參與廣泰成之墾業，

值得注意。墾內田園埔地及樟腦等山工之收入，向來為姜家所重視。但兩地之距

離實在太遠，固然姜家與黃南球家關係良好。
48

但其更重要之因素應為姜家與政

府關係的考慮。自政府實施裁隘政策，姜家首當其衝，姜家為保護其利益，抗拒

裁隘政策，而影響姜家與官府之關係。從長遠考慮姜家應改善與政府之關係，而

廣泰成之參與正是其機會。此由《淡新檔案》所保存之資料或可得知，因為姜家

之入股是由林朝棟所招募的，以姜紹基名義入股三千員，占初募資金四分之一，

且其資金由姜家自籌。
49

 

                                           
43 《淡新檔案》，編號 17339.l、17339.2、17339.35。 
44 光緒十五年九月黃南球、姜紹基等四大股同主合約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45 連橫，《台灣通史》，卷三十五列傳七，頁 767 。 
46 間引自吳文星著，《日據時期台灣社會領導階層之研究》(台北：正中書局，1992)，頁 73。

陳炎正，〈清代之新廣莊〉，《東海大學歷史學報》7(1985)，頁 140 。 
47 同註 38，頁 117。 
48 黃卓權，〈黃南球先生年譜初稿〉，(台灣風物)37‧3(1987)，頁 199。 
49  《淡新檔案》，編號 17329.1，17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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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議參與廣泰成墾號時，北埔姜家之負責人為姜紹基。但在未正式簽約時姜

紹基旋即死亡。所以在光緒十五年九月股夥簽立四大股墾闢合約字時，姜家以年

方十五之姜紹祖之名參與。雖然姜家歷代以來具豐富之防番經驗，但畢竟姜紹祖

年少，是故廣泰成墾號之經營權由黃南球經理。由於姜家無法掌控廣泰成墾號，

影響了姜家之意願，因此在廣泰成因資金不足而需加派時，姜家並不積極，所以

始終未再增資。廣泰成墾號經營至日治時期，並於明治三十八年八月分管埔地，

姜家分得南湖庄南湖坑一帶(今苗栗縣大湖鄉南湖村)之土地。
50

 

姜家參與廣泰成墾號，雖然不是出於主動，並積極投入。但林朝棟之所以遊

說姜家加入，是對姜家歷來領導沿山地區「防番」、拓墾事業，獲致具體成就肯

定之表現。 

 

3.主導金協和拓墾五指山地區 

 

光緒八年大隘地區墾民，曾均本合組「金協和」墾號，包辦金惠成墾號隘務，

在「五指山頂等處，建設銑櫃，並請流隘把守，農耕墾闢成業。」
51

但因「本少

糧乏」，以致在短短的時間內即解組退辦。「金協和」墾號雖然解散了，但原來股

內人等仍認為「其山勢平坦，地亦肥饒，可供耕作。」於是再招二十六股承接，

仍以金協和墾號向金惠成借隘接辦。並請姜家負責人姜紹基出首協辦墾務，由於

姜家之大力介入，使本次墾務得以成功。 

經過六年的墾拓，金協和墾號的墾業至光緒十六年冬業已開墾成業，故股夥

乃集議鬮分土地。在鬮分土地之前，曾抽出「山林埔地一段，送與姜義豐為業，

以為酬勞之資。」其原因是「自開闢以來數年間，屢蒙姜義豐出幫辦墾務，襄成

義舉。但念有功於前，當報於後。」
52

姜義豐為北埔姜家之公號，當時之主事者

為姜紹基。充分反應出「姜義豐」對金協和墾號在處理墾隘事務上之協助，甚至

可推測，姜家之協助是金協和之所以成功之主因。姜家投資金協和墾號，並實際

參與墾務而獲致成就，固然為姜家增加相當之財富，但更顯示姜家積極進取之一

面。姜家自遷台以來，對土地開墾之高度參與由此可展現無遺。蓋當時姜家已擁

有相當財富，而且距姜秀鑾之主導金廣福墾隘以來已歷四代，但仍親臨開墾之第

一線。姜家不斷向新墾區尋找新墾地之精神由此可見。 

 

三、地方公共事務的參與與地方領導地位的建立 

                                           
50 明治三十八年八月，「開墾土地分管契約承認證書抄騰謄本」(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51 光緒八年十月，公號金協和股夥同立合約津本墾闢青山夥內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52 光緒十六年十二月，金協和立抽分管山林埔地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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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可知，姜家是以參與土地拓墾而起家之家族。在台灣土地開拓過程

中，墾首是開墾活動之策劃者、領導者，一方面因墾務工作而累積了相當之財富，

成為地方之巨戶，掌握經濟大權；一方面有約束佃農、指揮隘丁之權力，在地方

上遂擁有極大的勢力，成為領導地方公共事務之主要人物。
53

姜家領導人自姜秀

鑾至姜紹基止，向來為金廣福墾隘實質的、在地的領導人物，
54

其在地方上各項

表現值得注意。以下分從姜家財富累積、墾戶首地位運用及地方公共事務之參與

等項，討論姜家在地方領導地位建立之途徑。 

 

(一)地方公共事務參與之經濟基礎－－財富累積 

  

本支姜氏族人來台，始於姜仕俊，仕俊生有七子，其中以朝鳳在墾務上聞名。

仕俊、朝鳳兩代均立足於紅毛港地區從事墾務，其時紅毛港屬翠豐庄汪仰詹之墾

區，姜仕俊父子就成了汪家之佃戶。經此二代之努力，姜家建立了少許基業。根

據乾隆四十年姜朝鳳兄弟的分家鬮書所載，姜家此時家業並不豐碩。其內容僅：

「父親遺有家業水田壹所，帶瓦屋三間，茅屋牛稠七間共拾間；埔園壹所、菜園

壹坵，鐵鈿參張……將此田屋園等議價銀共伍佰壹拾員，各分七分均分，捉鬮為

定。其樹林仔庄前水田壹所，另四界帶地屋壹所瓦屋共五間，菜園參坵魚池貳口，

［？］圍竹木家伙什物等項公抽出為祖田貳所，每年議贌小租谷共陸拾石存為祖

內費用。
55

 

姜朝鳳七子分家之後，或留原地繼續從事農業，但勝捷、勝賢、勝智等四房

即遷往當時新墾地九芎林地區發展。其中勝智尚且出任九芎林佃首，負責九芎林

地區之墾闢事業。然由於前往新墾區需用資金，且姜氏家業並非富厚，故姜勝智

兄弟姪等，於乾隆四十六年，將承父遺下紅毛港樹林仔祖業以貳佰陸拾大員典當

與邱仁進。
56

 

姜勝智後來出任九芎林佃首，負責催納屯租並招佃開墾荒埔，並興修水利工

程設施。姜勝智擔任佃首期間藉其職位取得多土地，今不可考。但從資料所顯示，

姜勝智乙房之財富並未增長。不但屢屢出典祖業；
57

在道光十二年姜勝智五子所

立分產業鬮約字，其所載錄之財產僅有「姜彭氏承夫遺下有山坑埔地一所，址在

                                           
53 蔡淵洯，〈清代台灣基層政治體系中非正式結構之發展〉，《歷史學報論文集》(台北：台灣師

範大學歷史研究所，1994)，頁 453。 
54 參見拙著前引書，頁 170－172。 
55 乾隆四十年，姜阿妙兄弟同立分家鬮書(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56 乾隆四十六年十月，姜勝智立典田契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57 嘉慶九年八月，姜勝智立典契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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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坑內節」，
58

可見此房財力並不富厚。其餘勝韜乙房之祖產亦有出典之現象。

姜家此房在乾嘉年間有發展之機會，亦有發展之事實，但何以迅即衰落，原因已

不可考。 

使姜家墾業大放異彩者為勝捷(大房)乙房，勝捷終身未娶，以二房勝賢次子

懷雙為嗣。懷雙有秀鑾、秀福二子，其中以秀鑾之表現為人所注目。根據道光十

二年三月姜秀鑾及姜秀福兄弟之分家鬮書可見「兄弟承父所遺，僅有屋前之田、

屋後之山竹果等項，餘者數處之田併山崙等業，係鑾兄弟粒積。」兄弟「所創之

業，前後竭創共有柒千零員之業價，及人上典借去銀壹千餘員，又上年在公館街

開張豐源號乾粿彩白生理，又湊開典鋪，用本銀壹千有奇，查點店內所存錢銀貨

項器皿，併人上所欠數賬共銀壹千肆百零員。」雖然鬮書又載及其家道在「兄弟

前後創置，每次只因銀員不敷，暨行借湊。況此數年以來收成不順，數賬難取，

家費浩繁，倏忽積欠人上陸千餘員，是以爰請族戚人等前來相商，予等兄弟共思

情愿分火各爨之計。」
59

雖然姜家兄弟經營之業，不甚順利，但此時他們不是單

純從事力田之業。他們一方面從事農耕與開墾，一方面在九芎林公館街開豐源號

從事乾粿彩白生意，並開設典當業。可見已採多元經營方式，姜家掘起之潛在力

量已在積釀之中。姜氏兄弟分家次年(道光十三年)十二月，姜秀鑾即參與「員山

南重埔」(今竹東鎮二、三重里)之墾業；道光十四年以「九芎林總理」名義，活

躍於九芎林南勢「番」害嚴重之區。隨之金廣福大隘組成，姜秀鑾為粵籍墾戶首，

實際負責墾務之推展。姜秀鑾於道光二十六年二月二十三日去世。其子殿邦、殿

斌因「年間缺欠，隘糧不敷」，故具推諉不願接任金廣福墾戶首。其產業由國書

載列有公業十二項(含長孫業一項)，可推知此時姜家已具相當的財富。總觀姜家

產業中除大小租權外，尚有糖　股份、土地開墾墾業股份、坡塘以及九芎林公館

街之「恒茂堂藥材」行。
60 

姜家自殿邦、殿斌分管財業之後，經歷姜榮華、榮富等一代，紹基、紹祖等

一代，振乾、振驤等一代，清漢等一代，合計四代。至大正四年(民國四年)才再

度鬮分祖業。此時姜家產業先以榮華、榮富兩房加以鬮分，根據「富」字號鬮書

所載，該房計有田園六百餘甲外，另有「台灣製材會社」、「新竹製帽公司」、「台

灣殖產會社」、「台灣劇場株式會社」等股券，計值九千七百八十七元；南庄之墾

號「同興公司」開墾之股份九分之一，上坪庄「金協和」之墾業六股半應得一股；

分設於北埔街、南庄、新竹街等處店宇數座。
61

就財富上而言姜家已為新竹地區

主要富豪之一。 

                                           
58 道光十年十二月，姜彭氏立鬮分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59 道光十二年三月，姜秀鑾、姜秀福立分約鬮書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0 道光二十七年三月，姜殿邦、姜殿斌分家鬮書(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1 大正四年姜榮華、榮富分家鬮書，富字號(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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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家不斷參與土地開墾，純粹因參與土地開墾而分得之土地數目無法考證，

但姜家財富的增長並不全部來自土地開墾。如前所述姜家在大力參與土地開墾之

前即投入商業活動，而伴隨著金廣福墾隘開墾工作的展開，腦、籐等山工之利應

會為姜家帶來相當的利潤，對其財富的累積應有幫助。姜家經由土地開墾所帶來

的利潤，在鄰封地區買得大量的土地。姜家保存有「田契抄簿」乙冊，抄錄七十

六件自道光二年至明治三十六年(光緒二十九年)間，姜家分管或承買土地契字之

抄本。與開墾有關所取得之契字計二十五件，其中參與石壁潭一帶開墾分管者有

三件；與南勢山三重埔一帶開墾有關者五件；參與金協和、金協順等墾號有關者

四件；其餘均與金廣福墾隘拓墾有關，或給與姜秀鑾任墾戶首之酬勞田，或加派

一千七百七十大員之分管字，或均派加二八銀分管字；或向金廣福承墾、抱隘所

得土地之契字。此外五十件為姜家承買田園之買契，其買入金額合計四萬一千八

百十七大員。
62

足見姜家的財力。 

 

(二)地方公共事務參與之政治基礎－－墾戶首地位之運用 

 

姜勝智因配合政府政策需要，擔任九芎林庄佃首，「經理九芎林租務」，負責

「按年催收屯租完繳，所有該處未墾餘埔，亦蒙丈報准另招佃開築水圳墾耕。」

可見姜勝智之佃首地位不僅負責屯租之催收，還負責九芎林地方土地之拓墾工

作。但姜勝智所給發之「招佃墾耕字」，並未出現約束墾民、維護新墾地區治安

之規定。因此佃首與墾民間之關係，是否單純建立在催收租稅與放墾埔地上，無

法進一步分析。 

姜秀鑾在領導金廣福墾務之前，即為九芎林庄總理。根據學者研究，清代台

灣地方官吏為了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增進基層政治體系中非正式結構的效能，以

維持社會之安定，於是自嘉慶年問開始普遍推行「總理制」。由總理制中各種鄉

職人員負責調解地方民間糾紛、管理公共事業、維持地方治安及宣導政令等工

作。總理制雖然不是正式的地方行政組織，但經地方政府透過驗充、給戳、斥退

等程序，賦與地方領袖處理地方公務之職權。因此，總理是介於非正式政治結構

與正式的地方行政組織之間的地方領導人物。
63

也就是說，姜秀鑾出任九芎林庄

總理一職，經由官方認定的程序，使姜秀鑾取得介入地方事務的法定地位，使其

在地方之領導地位更加鞏固。在姜秀鑾擔任九芎林庄總理之際，他積極參與領導

地方公務，曾為「生番黑夜焚燒」，妨及耕佃安全而稟請淡水廳准其增丁移隘，「以

                                           
62 統計姜家(田契抄簿)而成(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3 同註 52，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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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生番出入，護衛田廬庄人」，淡水同知李嗣鄴並准其所請。
64

 

    金廣福墾隘組成，姜秀鑾任粵籍墾戶首，負責實際開墾事務。由金廣福所給

出之墾批，除規定所承墾之埔地，該佃應趕緊墾成田業，不得延誤，以免延誤隘

糧之外，尚規定該佃「自當安分守己，不得窩匪聚賭等弊，一經查出定行稟官，

決不徇情稍縱。」所發給之丈單亦有同樣之規定。
65

光緒五年設置台北府分設新

竹縣治，新竹縣知縣李郁階諭令金廣福墾戶換給諭，其諭文載曰：「墾戶隘首，

墾耕隘地，既應募丁防守生番，亦應督丁截孥匪類，責任攸關。」
66

可知金廣福

墾戶首在官府中之定位，具處理墾區內行政事務之權力，姜家自姜秀鑾、姜殿邦、

姜榮華及姜紹基等四代先後擔任金廣福墾戶首。道光二十六年淡水同知黃開基因

金廣福隘糧不足，故將咸菜甕(今新竹縣關西鎮)在內之部分田園應納充公屯租撥

歸金廣福墾戶，每年九十三元，但自道光三十年起咸菜甕墾戶衛榮宗積欠不完，

經稟官追究，官諭「各佃自向姜殿邦完納」
67

隨後姜殿邦出任咸菜甕墾戶，兼管

該庄墾業，
68

因此姜殿邦時期姜家身兼大隘地區及咸菜甕之墾戶。 

墾戶首的地位賦與姜家參與墾區內公共事務的權力，而且其權力遠在街庄總

理之上。此由光緒十二年十二月北埔地方生監、鄉耆及殷紳鋪戶等推舉何廷輝為

北埔等庄「總理」乙案可得知姜家之地位。因為該案「事涉公務，地方攸關」，

故具稟「懇憲准飭辦理」，然為金廣福墾戶首之姜家未聯名保結，故知縣方祖蔭

批示「應否添設總理之處，候諭飭金廣福墾戶姜紹基等查明，稟覆核辦。」待姜

紹基稟覆謂「此何廷輝，在昔原係基館內辦事之人，公事頗為諳練，為人正直。

今眾議舉為總理，與基等幫辦諸務，亦甚妥當」，經姜紹基稟文到縣，方祖蔭才

批准並發給總理戳章。
69

足見姜家以金廣福墾戶首之地位，在墾區內具相當的權

力。 

又由於金廣福墾隘之墾闢工作，屬於武裝移民。以武力為後盾驅逐「生番」，

取得荒埔交與墾民開墾，平時又須以武力防患「生番」之出擾。因此在入墾之初，

即廣設隘寮，雇募隘丁，常川巡防，以保墾民安全。待原居此地之住民或往內層

山區遷居，或與漢墾民融合之後，墾民再往內層墾闢，面臨強大的泰雅族的抗拒。

因此到了晚期，轄區內之隘丁或兼營墾務、或抽籐、熬腦、狩獵謀生。
70

所以金

廣福墾隘之隘丁，就墾業而言一方面為墾民安全之屏障，一方面為開墾之先鋒。

                                           
64 道光十四年十一月初七日，淡防分府給發貼曉諭(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5 金廣福墾號給出墾批字均載有此規定(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6 光緒五年，新竹縣知縣給姜紹基諭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7 咸豐四年八月，南興庄墾戶金廣福、咸菜甕墾戶衛榮宗等仝立合約字。咸豐四年十一月廿日

淡水廳分府丁給總墾戶姜殿邦諭(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8 咸豐五年二月，衛榮宗退辦墾戶合同(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69 《淡新檔案選錄行政編初集》，台銀文叢第 295 種，頁 571。 
70 《淡新檔案》，編號 17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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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金廣福墾隘設有隘首管帶股丁，而隘首又受墾戶首之調配。居於「防番」的需

要，隘丁多配有「鳥鎗」，山區的活動相當危險，故鄉敏捷體健，成為一支強大

之力量。有清一代地方行政由於轄區地廣事繁，人力又單薄；在武備上營汎之兵

力又極其薄弱。金廣福墾隘之隘丁乃成為地方官員重要之奧援，咸豐六年金聯昌

墾號向金廣福墾隘抱隘移墾時即規定「凡遇緊急公務，當聽墾戶呼喚調回，募隘

人不得抗違。」同治十三年姜榮華稟稿亦說明金廣福「係屬官隘，地方有事丁聽

調遣。」
71

故連橫《台灣通史》稱「統率隘勇數百，拓墾撫番，權在守備以上。」
72

此一說法雖嫌誇大，但金廣福墾隘隘丁力量之大，官府加以運用之事實於此亦

可得見一二。茲將其中重要者略述如次： 

道光年間中英鴉片戰爭之戰火波及淡水、雞籠。道光二十年八月十四日英艦

犯淡水被卻，十八日復窺雞籠，其間淡水同知曹謹「諭飭團練壯勇隨往剿捕夷船，

鑾遵諭團練壯勇一百五十名，親自帶赴雞籠口，極力隨同擊沈夷船，並孥獲逆夷

多口。」其子姜殿邦因而獲賞軍功六品銜。
73

 

咸豐十年元月二十二日，淡水同知寧長敬欲往竹南貓裡街銅鑼灣一帶(今苗

栗縣苗栗市、銅鑼鄉)公幹，為派隨轅壯勇，乃諭飭金廣福墾號職員姜殿邦，「立 

即挑選精壯隘丁三十名，攜帶鳥鎗，由該職員管帶，限二十一日齊赴塹署，

以憑隨帶調遣。」
74

 

咸豐十年六月，蚵殼港到有夾板船一隻，載私鹽幾千擔，有粵人一百數十人

執銑械，用牛搬運私鹽，亦有閩人向夾板船買私起運上岸，囤積在沿海各鄉民家

內，經哨丁巡見阻止，該私梟等恃眾抗拒。同知寧長敬一面會營親臨查孥，一方

面諭令姜殿邦「立即約束庄民，恪守法紀，毋得與夾板船勾結，車運私鹽登岸。」
75

 

咸豐十年九月艋胛內港一帶，因漳籍紳士林國芳起佃肇叛，鄰近各庄漳人均

為所惑，以致紛紛焚燬港仔嘴等處(今台北縣板橋市江翠里一帶)同安人村庄，淡

水同知寧長敬恐釀成巨禍，乃飛飭「金廣福職員」姜殿邦，「剋日管帶隘丁三十

名，隨帶鳥鎗馳赴艋胛，以憑調遣。」
76 

咸豐十一年八月二十三日，竹塹社番九芎林等處義首潘榮華，以九芎林內牛

鬥口、九芎坪等處地方青山，生番潛藏，經常出擾九鑽頭等庄，殺斃多人，墾民

竄逃，以致隘糧無著。因此稟請於牛鬥口等處地方，募丁設隘把守，以免生番突

                                           
71 同治元年八月十二日，黃載立、彭三貴等立甘願交還隘丁隘糧字。同治十三年姜榮華稟稿(新

竹北埔姜家史料)。 
72 連橫，《台灣通史》，頁 659。 
73 道光二十二年六月立，姜殿邦等敘獎抄稿(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74 咸豐十年元月二十二日，淡水廳甯分府諭墾戶姜殿邦(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75 咸豐十年六月，淡水廳甯分府諭墾戶姜殿邦(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76 咸豐十年九月，淡水廳甯分府諭墾戶姜殿邦(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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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殺人。時淡水同知秋日覲，乃於十月十四日，諭令九芎林等庄各總保及墾戶姜

殿邦等，立即查明牛鬥口地方，有無生番出害庄民，應否設隘，糧從何出。潘榮

華何時充當義首？保結何人？設隘是否實為防番，抑或藉隘以科派口糧？經姜殿

邦查明稟覆，認為「潘榮華係冒充義首，妄請設隘希圖混佔，殊屬玩法。」秋同

知隨即飭差吊戳究辦。
77 

同治三年咸菜甕庄民邱阿慶、林阿元、林阿金等因藉索不遂而毀埤、搶穀、

搶牛等事件而發生列械滋鬥事件，時淡水同知鄭元杰諭令墾戶姜殿邦等「立著林

阿元等搶去牛十三隻，先行交還邱阿慶，一面協差彈壓諭止，不准二比列械滋鬧，

如違綑解赴轅，以憑斷訊。」
78 

同治三年戴萬生之役，淡水同知秋日覲被害，彰化繼陷。北路一帶地方無主，

人皆驚擾。塹城眾紳共舉張世英為同知廳丞，姜殿邦等受諭，與其子姜榮華等率

隘勇，直抵大甲，協同閩、粵各義勇，駐守城內，每日與敵接仗。待丁曰健統兵

渡台，姜殿邦所帶領隘勇即隨丁帥征剿逆賊，遂克復大甲、彰化等地。同治十一

年淡水同知向壽賞給「奉公勤奮」匾額，並賜姜殿欽五品候補都閫府，賞戴藍翎。
79 

同治四年中壢街(今桃園縣中壢市)，發生糾黨強搶案件，淡水同知王鏞即諭

令墾戶姜殿邦等「立即協力購孥案匪陳江振一名到案」，如果「能竭力孥獲解辦，

自當從優獎賞，決不食言。」
80

 

光緒十年中法安南之役，法兵侵擾雞籠，墾戶姜紹基奉台北知府陳星聚諭令

率領壯勇赴援，敗逐法軍，旋奉命移守台北府城。新竹縣知縣徐錫祉於光緒十年

九月賞給「義聯扮社」匾額。
81

 

前舉九例，或參與鎮壓地方械鬥、平定民變；或受徵調投入禦外侮之行列；

亦或受宮委任，調查地方事務，調查結果都受官府採納。可見姜家歷代以墾戶地

位受重於地方政府，他們因擔任金廣福墾戶首，不但藉以擁有眾多社會資源，並

積極與政府合作。而金廣福隘丁力量之支配，經由率領隘丁應地方政府公務之需

求，建立姜家在官方之地位，並藉以獲得軍功或獲頒殊榮，因其與官府之良好關

係，強化姜家在地方之影響力。 

 

(三)地方公共事務之參與 

 

                                           
77 咸豐十一年十月十四日，淡水廳秋分府諭姜榮華(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78 同治三年十一月十九日，淡水廳鄭分府給墾戶姜殿邦諭(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79 陳朝龍等編《樹杞林志》，台銀文叢第 63 種，頁 90。 
80 同治四年七月三日，淡水廳甯分府諭義首姜殿邦(新竹此埔姜家史料)。 
81 姜振驤，《姜義豐に關する沿革の概要》，手稿無頁碼。陳運棟，〈姜義豐嘗沿革〉，單張無頁

碼，198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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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公共事務大抵可分為兩大項，一為公利事業，如造橋鋪路、文教及地方

救濟等；一為領導地方宗教活動。紅毛港時期之姜家，其家族初渡台灣，或忙於

生計，未曾有地方公共事務參與之資料。九芎林時期之姜家，姜勝智擔任佃首，

為地方頭人。除了土地開墾之需要，領導水利工程之開濬外，初墾社會之宗教活

動為其凝聚人群之重要途徑。就資料顯示，今芎林鄉石壁潭之福昌宮，崇祀三山

國王，為本地客籍人士之守護神，此廟即為乾隆五十七年由當時佃首姜勝智所倡

建。
82

姜秀鑾以後姜家在地方之影響力大增，相關之活動相對增多。關於姜家此

後之地方活動即分公利事業及宗教活動等兩項加以說明。 

姜秀鑾參與地方公共事務，首見於嘉慶年間。九芎林街廣福宮，保有同治六

年之「示禁碑」，載「前嘉慶二十餘年，有棍徒將赤柯寮龍脈擅行斬鑿，時幸姜

秀鑾、錢茂祖阻止。」
83

錢茂祖為竹塹社土目，姜秀鑾與其共同出面阻止，可見

姜秀鑾在嘉慶二十餘年，在地方即已具影響力，且積極參與地方事務。 

大正四年(民國四年)榮華榮富兩房分家國書中載「故有之渡船、橋梁、茶亭，

概或修繕、或施茶……以上諸般費用，皆係姜義豐公嘗租內支出應用。」
84

此一

資料可發現，長期以來姜家對於地方上之渡船、橋梁等公共事業視為其家族之職

責，故於分家鬮書中明文規定此類公務經費之來源。其具體事實尚可考者如道光

初竹塹城紳商、鋪戶等建議捐資修築竹塹城，時姜秀鑾題捐城工銀七十兩：
85

道

光十八年，淡水同知婁雲以轄內河川，春夏雨盛，「或溪面廣闊、或急湍洶湧，

皆迫鄰海汊，亦危險莫測」，故集紳士郊商耆庶捐輸，於大甲溪、房裡溪、中港

溪、鹽水港等處或設義渡，或架搭木橋。姜秀鑾亦捐洋一百圓。
86 

此外值得討論者為「姜紹基之母胡氏，慨然捐買番界田畝，合計田價銀均在

千兩以上」，請旨建坊，經光緒皇帝硃批給予「急公好義」字樣，因係「有力之

戶」，故令其「自行建坊，毋庸給與坊銀」乙案。
87

 

本案起於光緒十二年，新籐坪番社土目夏流明等，要求金廣福墾號將新籐

坪、十四份等地歸還，方允歸化。
88

然夏流明等所要求歸還之地，已為漢移民所

墾，故大隘士紳以為「界定既久，乞恩准予照舊管業，毋再變更。」他們指出「金

廣福於光緒八年勸諭生番薙髮歸化，給出青山埔地一所、址在南坑尾，週圍立石

定界，給有墾批交番執據，四界分明，四界之外如大坪、長坪子、六股、九芎坪、

十分坪、新籐等處，先時已給就近居民」，而且所給與化番之土地足以供其墾成

                                           
82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新竹文獻會通訊》11(1954)，頁 7。 
83 《新竹縣采訪冊》，台銀文叢第 145 種，頁 200。 
84 大正四年，姜榮華、榮富分家闆書，富字號(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85 《淡水廳築城案卷》，台銀文叢第 171 種，頁 110。 
86 《新竹縣采訪冊》，台銀文叢第 145 種，頁 197。 
87 光緒十四年三月二十三日，新竹縣正堂方諭候選縣丞姜紹基(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88 《淡新檔案》，編號 17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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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衣足食」之區
89

雙方爭執不下。劉銘傳立即派典史傅若金會同都司鄭有勤、

墾戶黃南球確實清查。
90

經於十二月初七、八、九等日屢勘，發現「該民番等稟

爭之九芎坪，再入七八里許，即該民番等稟爭之大坪、長坪、惟大坪已為金廣福

紮隘，其間並有墾佃八家開種田土。細詢其故。緣大坪為後山生番出草必經之路，

化番朱打馬等丁單莫敵，因請金廣福隘丁移入該處以壯聲援，厥後守禦漸堅，生

番漸與通好，應用犒番牛酒，無處取資，遂將大坪、長坪、九芎坪等處賣與金廣

福招墾為業，藉得地價，以充犒賞之需，此番地之所以變歸民墾也。」方祖蔭裁

定由番向墾民酌抽番租，但「眾番交相索地，嘖嘖不休，若令退地還番，非特金

廣福地價無歸，各墾佃生業頓失。」正疑難間，姜紹基之母胡氏稟稱：「現蒙爵

帥勤勞招撫保衛民生，吾儕踐土食毛，應深感激。盍請捐備原價向金廣福買出大

坪、長坪、九芎坪等處番地，歸還該番。庶各化番從此衣食有餘，漸興禮義。」

因而解紛爭，方祖蔭以姜胡氏本係青年守節，尤復好義樂捐，故建請准予請獎。
91

劉銘傳以「姜紹基之母胡氏捐買大坪、長坪、九芎坪等處地畝，歸還番業，以

免民番爭地仇殺，實屬尚義樂輸，應准照例請獎，並先由本爵部院給與「尚義可

風」區額，以示獎勵。」
92

並獲頒「急公好義」字樣，准以建坊表彰。 

金廣福墾區自拓墾至日本據台，其間僅六十年，屬新闢之區。但墾區內之民

風「溫且良」，早為文人墨客所稱道。其原因除了地方富庶之外，當與地方文教

之提倡有關。首先於大隘地區倡設文教者為墾首姜秀鑾，他於道光二十四年，在

北埔慈天宮延師設塾，規勸當地居民子弟就學，所聘之西席分別為戴立坤及彭清

蓮，兩人雖非名師通儒，
93

但對地方文教之提升功不可沒。待咸豐四年，姜殿邦

將其族人從九芎林舊居遷到北埔之後，又聘秀才呂應鍾在北埔設塾，使墾區內文

教略具規模。
94

前後二次設塾均由金廣福墾戶首出面負責，之後至咸豐十一年才

有其他家族在墾區內設塾，
95

可見姜家對金廣福墾區文教之提倡，有相當之貢獻。 

同治六年淡水同知嚴金清「倡義倉義學善舉，城鄉各處均已設塾延師授徒訓

讀。」至同治八年陳培桂繼任，特諭「大隘南興庄紳董姜榮華」，「即行分舉塾師，

照章設籌經費，明春即行舉辦，俾免貧寒子弟，從學無由。」並規定「一切經費

籌辦不易，務宜撙節支用，造冊報查，毋許浪費浮開，致干罰究。」
96

詳請具奏，

另撥捐穀三千六百零石為義塾經費。 

                                           
89 《淡新檔案》，編號 17330.4。 
90 《淡新檔案》，編號 17330.6。 
91 淡新檔案》，編號 17330.7。 
92 《淡新檔案》，編號 17330.9。 
93 北埔公學校編，《(北埔)鄉土誌》(昭和九年)，頁 147。 
94 同上註，頁 8。不著撰人，《北埔開闢百年祭典手冊》(昭和八年)，無頁碼。 
95 北埔公學校編，《(北埔)鄉土誌》(昭和九年)，頁 149。 
96 同治八年十二月二十一日，淡水廳陳分府給姜榮華諭(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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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嚴金清倡捐廉銀一千圓，購穀一千石；並紳商業戶所捐，共穀四萬九千

石。有關義倉之設置，責成地方紳董辦理。身為墾戶之姜家自然的成為主要負責

人，而且父子相承。大隘地區等莊之義倉，於同治六年由嚴金清諭派董事江大賓、

姜榮華、黃德福、彭三貴、范阿貴等捐穀五百五十石，又續捐穀八十五石，共計

穀六百三十五石。全數收齊，分由各捐戶存儲：遞年糶舊換新，以備青黃不接。

其中姜家共收儲義粟一百零九石。
97

由於姜殿邦曾出任咸菜甕墾戶，因此奉諭以

姜殿邦名義捐穀新埔咸菜甕等莊義倉。
98

有關義倉義塾的設置，筆者已有他文加

以討論，於此不再贅述。
99

無論義倉或義塾之設立，地方領導士紳均居於被動，

由官方主導。但無論其經費之來源或與官府文書之往來，均由姜家出面代表。凡

此，不但加強姜家與地方政府之關係，對於姜家在地方領導地位之建立或鞏固，

均有正面之影響。 

宗教活動對台灣社會之重要性論者已多，於此不多作說明。有關姜家參與領

導地方宗教活動由來已久，而且姜家所涉及者，小自一角頭之祭示巳活動，大到

整合廣大區域之祭示巳組織，姜家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姜家所領導之大隘地區，雖然在光緒三年才加入枋寮義民廟十四聯庄輪祀，

但姜家早在姜秀鑾時，即已成為枋寮義民廟的重要領導人物。甚且我們可由道光

丁未(二十七年)四月林茂堂、劉維翰等人所立之請帖，得知枋寮義民廟採輪流經

理的創意，即始於姜秀鑾，初由各鋪號輪流經理，復改為四大庄輪祭。該請帖甚

具意義，茲將其部分重點引錄如下： 

 

立請帖字人林茂堂、劉維翰、吳清華、曾騰為經理粵東義民蒸

嘗事。……自道光壬寅(二十二年)九芎林姜秀鑾等具帖請得新埔街

榮和號、雲和號、金和號、錦和號、振利號、慶和號等輪流經理，

至公無私……但日久事煩，我粵東人皆當分理，以恢先緒，因鬮分

為四大庄，會議每庄輪流交遞。丁未四大庄公議拈鬮，大湖口等庄

拈第壹鬮，石岡子等庄拈第二鬮，九芎林等庄拈第三鬮，新埔街等

庄拈第四鬮輪流分理，四大庄人等聯名具帖請得大湖口等庄人葉阿

滿……等經理，至三年滿足，然後換帖具請第二鬮經理，其第三鬮、

第四鬮依次輪流，至輪理足後另行公議，今欲有憑，爰立請帖字壹

                                           
97 光緒十六年九月，竹北一堡金廣福各庄職員姜紹祖、監生黃榮和等稟文稿底。光緒十七年九

月，職員姜紹祖具收儲義倉谷結狀(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98 《新竹縣采訪冊》，台銀文叢第 145 種，頁 65。 
99 拙著，（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鄉村社會的變遷－－以新竹北埔為例）《台北文獻》，直字 107 

(1994)，頁 35－37。 



 46

紙，付第一鬮經理人收執為炤。
100

 

 

在金廣福墾區內居民之宗教信仰，初受地形及交通之限制，各有其中心。墾

區內之廟宇多與開墾有關，而姜家為墾首，於建廟時，或施地基、或提供大量資

金，領導建設廟宇。村民為感念姜家之出錢出力，於廟內為姜秀鑾或姜榮華等設

置神位以為陪祀，如北埔慈天宮以姜秀鑾、姜榮華為陪祀；峨眉隆盛宮以姜秀鑾

為陪祀。這種自發性之表現，更可看出姜家在地方宗教活動中之地位。 

以北埔慈天宮而言，慈天宮之主神「觀音」其神像即是姜秀鑾家自大陸帶來

的，姜秀鑾在開墾之初即奉之入大隘，成為來往之隘丁墾民祭拜之對象。由於姜

家之關係，「觀音」神像乃由私人神祇轉化成為墾區之公有神祇。道光二十六年

建廟奉祀，其經費由姜秀鑾提供，咸豐三年重修，惜無資料保存。同治十三年由

姜榮華倡議，北埔、中興、富興、赤柯坪、大壢等庄庄民共同捐資改建，慈天宮

已成為跨村落之寺廟。
101

 

有組織的將北埔慈天宮轉化為大隘墾區住民之信仰中心者，應為同治三年七

月，墾戶首姜榮華倡設大隘南興庄五角頭(北埔、南埔、草山、月眉、富興等)，

輪流主辦慈天宮中元普渡，進而形成以慈天宮為中心之大隘中元普渡祭祀圈。慈

天宮中元普渡之總領導人則為姜家。每年慈天宮中元祭，均以「姜義豐」(姜家

之公號)為總爐主，而爐主則由五角頭七個家族六年一輪，其中姜家輪辦二年。

不論那一角頭負責辦理，姜義豐均固定撥穀二千斤充當祭費，不足之數由各爐主

負責。
102

透過祭祀費用之提撥，姜家可與墾區內其他六大家族建立良好關係。 

經由姜家之引導，很自然的將金廣福墾區整合成一祭祀圈。但金廣福墾區內

屬所謂「頂寶山」之寶斗仁、大崎、雙溪、新城等處，在姜秀鑾率眾入墾之前已

有部分漢人前來開墾，這些村落並未納入大隘慈天宮中元普渡活動內。惟此區內

之住民多屬粵籍，且部分經由九芎林遷移入大隘地區，墾首姜家尤其是姜秀鑾曾

出任枋寮義民廟經理，再加上日據以前北埔地區對外交通多以九芎林為主(今竹

東至新竹之鐵、公路均在日據時期修成)。因此與九芎林關係密切，大隘地區墾

民參與枋寮義民廟祭祀為自然之現象。而帶領大隘地區墾民成為義民廟「十四聯

莊」祭祀圈之一環者為姜榮華，其時間在光緒三年。尤其重要的是此次參與義民

廟祭示巳活動，還包括了原先不在慈天宮中元普渡活動之內的「頂寶山」。
103

大

隘地區住民之祭祀活動，由初期各角頭之出現、北埔慈天宮中元普渡祭典輪祀之

成立，到再度整合參與北台灣粵籍住民大祭祀活動之過程，姜家均出錢出力，扮

                                           
100 道光二十二年，九芎林姜秀鑾等立請帖；蔡淵洯學長提供。 
101 北埔公學校編，《(北埔)鄉土誌》(昭和九年)，頁 149。 
102 參閱拙著書，頁 282－283。 
103 同上，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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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主導者之角色。傳統時代，宗教信仰為鄉民認同之主要指標，姜家大力投入領

導宗教活動，本身即在扮演社會領袖之角色，同時也經由宗教活動之掌控，更加

鞏固在地方之領導地位。 

討論台灣社會發展，宗族為不可或缺之一環，台灣有「祖公會」與「丁仔會」

兩大類型。姜家在這方面的情況，筆者於他書中已有討論，不再贅述。
104

總之姜

家所處之九芎林或北埔大隘地區，其住民多為粵籍人民，姜家又有墾戶首地方領

袖身份，不但擁有隘防武力，且與官方關係良好。故對「祖公會」之興趣不高；

但為照顧近支族人，並料理族內公共事務，『丁仔會』較受重視，其嘗號名稱後

來竟成為姜家之代稱。 

 

四、姜氏家族發展之限制 

 

家渡台由佃民向墾戶承墾土地，在數代之內發展成一方之富，固在於領導人

具前瞻之見識與能力，結合政府政策之需要，積極參與，以與官府建立良好關係。

而且姜家子弟不但態度積極，能刻苦耐勞，秉持簡樸精神，不染富家子弟惡習，

故能常保積極進取朝氣，不斷進入開墾第一線，冒險親與開墾工作，因而不斷獲

得發展之機會。姜家雖然有豐富的山地經驗，亦擁有相當的財富，但畢竟未能發

展成全台性之大族，可見姜氏家族之發展仍有其限制性。一個家族發展之條件，

涉及層面甚廣，有屬家族內在條件者，如家族領導人之性格、能力，及其所採取

之發展策略；有外在影響因素，如政府政策等，均關係家族之發展。以下即就此

類問題，觀察姜家發展之限制。 

 

(一)人丁稀少且多英年早逝 

 

姜仕俊率七子渡台，姜朝鳳妻楊氏又生七子。在初墾地區青壯男子是勞動力

之主要來源，姜家渡台初期有了豐沛之勞動力，實為紅毛港時期之姜家發展之主

力，因此姜家不斷向翠豐庄墾戶汪仰詹承墾埔地，奠定了姜家發展的基礎。姜勝

智與勝捷、勝賢、勝略等四房遷居當時正待開墾之九芎林庄，姜勝智並取得「九

芎林佃首」之地位，主導九芎林地區之開墾，為姜家取得有力之開墾條件。但姜

氏族人不再具優勢之人力。 

勝捷為姜家長房，但他本人並未結婚，立二弟勝賢次子陵雙為嗣(勝賢育有

三子)，懷雙即姜秀鑾之父，生秀鑾、秀福二人。雖然人力單薄，但秀鑾、秀福

兄弟仍有相當發展機會。此或與姜秀鑾個人的能力有關，《新竹通訊》對姜秀鑾

                                           
104 同上，頁 295－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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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以下之描述：某日淡水同知李嗣鄴，「曾親自率隊下鄉至九芎林辦案，庄民

畏懼逃逆一空，獨有莊農姜秀鑾者回自田間，出婉詞道殷勤接待，應答之間，同

知見其膽識過人勇於負責，乃不惜將嗣後庄中大小糾紛委其處理，果然成績斐

然。及防番之議告急，同知心目中惟有姜秀鑾者最堪倚畀，叩其對番經驗及設隘

興墾意見，秀鑾侃侃條陳，頗多獻策，同知益深信賴」。
105

就事實而言，姜秀鑾

出任總理，處理村中大小糾紛之時間早於此時，此一記載固有諸多可議之處，但

以「膽識過人勇於負責」，說明姜秀鑾之性格，應屬妥當。 

是故，姜秀鑾頻頻出首參與地方公務，如在嘉慶二十餘年與錢茂祖阻止「棍

徒將赤柯寮龍脈擅行斬鑿」，道光十四閑建請淡水同知李嗣鄴，於南勢山一帶，

移隘並增設隘丁防番等。一方面積極發展家業，或設鋪經商；或入股參與石壁潭

之墾務；或中途投入原來開墾股夥無能力董辦之事務。而負責「起造隘寮，招募

隘丁，把守地方，鳩派隘糧及築開陂圳，招佃墾闢田園，建造庄屋，設立庄規」

等工作。而獲得墾權，免派資費，以為姜秀鑾辛勞之業，
106

姜秀鑾籌辦墾務能力，

在在顯露無遺。是「英武勇猛，仗義疏財，敢於冒險犯難，能為民先鋒」之開墾

領導人物。
107

此種性格與能力，是姜家後來在沿山地區發展之最佳條件。待金廣

福墾隘組成，姜秀鑾一則負責籌募資金，一則親冒危險，實地領導墾民入山開拓

土地，並建造隘寮派丁防守，充分顯現其長才，肇建姜家發展之基業。 

此後繼起之姜殿邦、姜榮華更鞏固了家族之基業。以姜殿邦而言，他於壯年

接管姜家，並擔任金廣福墾戶首。他曾透過「金福源」墾號，向金廣福抱隘，使

金廣福之墾務再度興起，墾民再向內層山區前進。而姜家也因而以抱隘開墾方

式，獲得大量土地。此外他又利用向咸菜甕地區佃民收取隘租之便，而成為咸菜

甕庄之墾戶，使姜家之影響力經由金廣福墾隘之運作，而擴大到咸菜甕地區，進

而參與銅鑼圈(今桃園縣龍潭鄉)一帶之土地開墾工作。 

姜榮華管理姜家之時間雖然僅有七年，但亦有相當成就，如北埔慈天宮之改

建、帶領大隘地區居民參與枋寮義民廟祭典，成為義民廟十四聯庄之一，均在姜

榮華時期。他在其父親生前即與大隘地區其他墾戶另組墾號，以抱隘方式向金廣

福取得內層山地之開墾權，向內層開墾，因而取得耕地。其中「金福成」墾號之

抱隘，姜榮華尚且在有隘首之情況下被延請幫理隘務八年。「金協和」墾號之抱

隘開墾番婆坑一帶，姜榮華亦得二股半之墾權(總計十五股)。足見至姜榮華時期，

姜家在墾業上仍蒸蒸日上，姜家經由抱隘方式在金廣福墾區取得多筆土地。此對

姜家財富之累積固有助益，但由於參與抱隘者多為在地粵籍墾民，參與捐資之金

                                           
105 新竹縣文獻委員會編，《新竹文獻會通訊》13(1954)，頁 1。 
106 道光十三年十二月，林慶恩等同立邀請助份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07 李國祁，《清代台灣社會的轉型》(1978 年冬今青年自強活動講義；台北：台灣史蹟源流會)，

頁 8。 



 49

廣福閩籍墾戶之態度如何實值得注意，因為經由抱隘之方式，金廣福墾區之可墾

埔地遂轉入粵籍墾民手中，雖然可藉以增加隘租收入，但金廣福股夥並未因而受

益，故借隘可視為金廣福墾權轉移之一種方式。惜無此一方面資料可供討論，誠

為憾事。但就姜家而言，經由抱隘開墾而使家族財富增加，對地方影響力提升，

是不移之事實。 

秀鑾、秀福兄弟於道光十二年分產各自創業；殿邦兄弟於道光二十七年析分

家產，各自經營。姜榮華於壯年過世，其弟榮富又於次年死亡，長子紹安又早亡，

年紀較長之紹基亦僅十五歲，實難擔當重任，故姜家產業即先後由殿邦妻張氏，

及榮華妻宋氏主持，至日據大正四年才分家。所以在姜紹基成年之前，姜家實難

有大發展。在姜紹基成年之後亦曾積極參與墾務，如「金協和」墾號之拓墾五指

山一帶，即在姜紹基之努力下而墾成。「廣泰成」墾號之參與亦始於姜紹基之時，

惟尚未正式簽約，姜紹基即已過世。雖以其弟紹祖之名參加，但時紹祖年方十四

歲，對廣泰成之墾務當然難以使力。可見姜家自光緒三年以後，一直缺乏年長男

子在既有基礎下繼續經營，其間正逢政府對台政策重大改變。凡此，對姜家之發

展自然產生不良影響。姜家在台灣史上的重要性，不能再更上一層樓，或與此有

關。茲將姜家歷年負責人生卒及享年條列如次，以供參考。
108

 

 

姜秀鑾生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死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 

享年六十四歲，死時長子殿邦三十九歲。 

姜殿邦生於嘉慶十三年(1808)，死於同治九年(1870) 

  享年六十三歲，死時長子榮華三十九歲。 

姜榮華生於道光十二年(1832)，死於光緒三年(1877) 

  享年四十六歲，死時長子金發(即紹安)已亡，次子紹基十五歲。 

  弟榮富亦於次年即光緒四年(1878)過世，享年三十二歲。 

姜紹基生於同治元年(1862)，死於光緒十五年(1889) 

  享年二十八歲，為榮華妹婿梁昌所生，入嗣為榮華次子。 

姜紹祖生於光緒二年(1876)，死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 

  享年二十歲，紹基死亡時紹祖十四歲。 

 

(二)不斷向新墾區發展忽略經由科舉取得高級功名 

 

姜家之渡台旨在取得耕地以便安身立命，因此他們在紅毛港成為翠豐莊墾戶

之佃農。然而此時紅毛港一帶之發展空間已相當有限。因此姜朝鳳七子中有四房

                                           
108 姜振驤，《北埔姜氏族譜》(1922)＇手稿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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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往當時正為開墾第一線之九芎林地區，尋找新天地。其中第五房勝智，成為九

芎林庄之佃首，為姜家找到絕好之發展機會，姜秀鑾即承續此一方向而得到好的

成果，他從事之主要工作仍然在於土地拓墾，而其成就亦在於此。在組成金廣福

之前，他一方面從事農耕，也經營商業，但其注意力卻在土地拓墾上。所以他參

與石壁潭的墾業，分得土地。進而投入開墾的前線，經營新墾區之諸項工作，終

至成為金廣福墾務第一線之負責人。自仕俊遷台至姜紹祖，前後已經歷八代，每

代均投入墾務工作。可見姜家來台之後即不斷在尋找新墾地，並置身於其間，而

獲得相當之成就。姜家在土地上之投注，為姜家之地方領導地位奠下經濟基礎，

但其不斷向新墾區發展，似乎也限制了姜家之發展。 

姜氏族人自姜秀鑾起，其子弟(特別是殿邦一房)大多獲有功名，姜秀鑾之取

得功名始於「道光十年因地方賊匪滋鬧，鑾幫同辦理」，首度受賞給頂戴，「道光

十三年間，因張逆滋事，蒙上憲查辦南北路焚搶各案，蒙李前廳憲諭飭鑾充義首，

團練壯勇巡查防堵，又獲犯伍名，以上在事出力，經蒙前憲廳憲李詳奉欽差大臣

將軍瑚、總督部堂程賞給軍功七品職銜，付劄執照。」
109

道光二十年又率其子殿

邦參與抗拒英軍之役，姜殿邦因而獲賞六品頂戴。咸豐九年三月閩粵住民間之衝

突，姜殿邦受命「彈壓居民歸庄，拴孥要犯，出力有功在案，蒙給五品頂戴」，

並蒙「保奏補實五品職銜」。姜榮華於「咸豐七年遵籌餉例，捐輸從九品頂戴」，

後來同年又因「孥獲要犯，出力有功，賞給八品頂戴」，咸豐八年因「自備資斧

拴孥要犯廖旺才等，出力有功，蒙賞六品頂戴，一面申請補實。」
110

 

戴潮春之役，姜殿邦率其子榮華及大隘團勇，協助彰化大甲防務，獲頒「奉

公勤奮」區額。姜紹基於光緒四年四月，時年十七歲，捐納取得監照；二十四歲

時，「遵海防例，捐銀五百六十一兩六錢，准以縣丞雙月選用」；
111

二十五歲時「由

五品軍功雙月選用縣丞，遵海防經費事例，捐銀壹仟兩，愿得藍翎」；
112

中法安

南之役，姜紹基曾率隘勇墾民效命疆場，獲頒「義聯扮社」匾額。姜紹祖捐納出

身，於乙未日軍據台之役，歿於王事。足見姜家歷代自姜秀鑾以下，均以武功效

力地方，而獲得軍功，活躍於竹塹地區，姜榮華等四人雖以捐納出身，但受地方

重視者為軍功之表現。茲將秀鑾、秀福兩房男子在科舉功名上之表現表列如後。 

由此表可發現姜家只有姜殿邦、殿斌兩位屬正途出身，而均屬武秀才，姜秀

鑾純為軍功出身，其餘均為捐納並輔以軍功。此種現象或可視為移墾武質社會走

向商業發展之墾熟社會的結果。若以姜秀鑾之投入墾業，至姜紹祖止，四代後仍

是一務實之拓墾家族，未脫離土地開墾之第一線，所以雖然累積了相當之財富，

                                           
109 道光二十二年六月立，姜殿邦等敘獎抄稿(新竹此埔姜家史料)。 
110 道光二十二年六月立，姜殿邦等敘獎抄稿(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11 光緒四年四月二十三日，國子監發給姜紹基監照(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12 光緒十一年十二月十六日，台灣總糧道收據(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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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捐納以取得士紳之地位。此固與開墾前線文風不盛，難以培養高層科舉功名

有關。這應該與姜家在土地拓墾上獲得巨大利益，因而忽略求取高層科舉功名之

需求有關，值得注意。 

道光二十七年姜殿邦、姜殿斌之分家鬮書，載列將五股林大小租穀三十八

石，磧地銀五十員之水田做為學穀，「若有子孫新進者，照名均分。」
113

此一學

租額，相對於竹塹城新興起之周鼎瑞家，於分家鬮書規定：「科歲考入學及未入

學者，貼銀四十元；鄉試文學武學及武監生者，貼銀五十元：會試不論文武，貼

銀二百元」，相去甚遠。
114

當時周家為新興起之家族，而姜家已具相當產業，而

雙方在鼓勵子弟進學之差異甚大，可知彼此對其子弟科舉功名重視之程度明顯不

同。但姜家之分家鬮書另有「議將公銀抽貼兩百員，預先備出佛銀一百員交才(居

才即殿斌)收支，餘有銀一百員，俟日後才捐監生之日抽貼」之規定。當可推知

姜家對子弟科舉功名之取得並非不加注意，而是姜家不斷向內山進墾，當時之 

 

姜秀鑾家族男子出身一覽表 

姓  名 出身 最高職銜 
享

年
婚姻狀況 備  考 

姜秀鑾 軍  功 七品軍功 64 藍氏(73) 以下為秀鑾房

姜殿邦 武生員 五品軍功 63 張氏(72)  

姜榮華 捐  納 例授州同五品 46
胡氏(57)宋氏

(80) 
 

姜榮富 捐  納 例授宣德郎 32
林氏(23)莊氏

(52) 
 

姜紹安   18 王氏(73)  

姜紹基 捐  納
例授五品縣丞職

銜 
28 曾氏(65)  

姜紹祖 捐  納 例授州同職銜 20 陳氏(40)  

姜秀福    葉氏 以下為秀福房

姜殿斌 武生員     

姜榮楨 捐  納   鄧氏  

姜紹猶 捐  納  52 何氏(21)葉氏  

姜紹裘 捐  納  28 張氏  

資料來源：姜振驤，《北埔姜氏族譜》，手稿無頁碼。 

                                           
113 道光二十七年三月，姜殿邦、姜殿斌分家鬮書(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14 道光二十七年十月，周子文等同主分家鬮書(新竹城周鼎瑞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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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振驤，《姜義豐に關する沿革の概要》，手稿無頁碼。 

 

文風，不論是居處九芎林或北埔，均難以經由正途取得高級科舉功名，為確

保姜家與官府之密切關係，透過捐納或軍功，反而較為實際。所以姜家對子弟科

舉功名之處理方式，或可解釋為居於現實利益考量之務實作法。 

 

(三)地理環境之限制 

 

姜家由九芎林發跡，乾隆中期之九芎林為新墾地，後來成為墾民向內層墾地

前進之據點。隨著鄰近墾區之陸續開墾，九芎林乃發展成「大市總聚」，商業最

為發達。大隘地區墾民在日據之前，北埔與新竹城間之交通尚未大開，住民與九

芎林街仍維持一定之商業往來關係。 

金廣福墾號組成之初，主事者即已注意所謂「山工之利」，因此在合約中載

明「就本山採取嫌、籐、什木、柴炭、栳項，稍資補貼」，並議「勸出本銀，經

營生理，兼收山利。」
115

就事實而言，山工利潤之取得，為人民進入山區墾作、

守隘之主要誘因。因此金廣福墾戶設有隘店，從事山工之販運銷售，足見初墾時

負責諸人已注意商業之發展，雖然缺乏資料佐證，但應可推論隨著山林埔地的不

斷開墾，確曾為大隘地區帶來相當之利益。姜家身為金廣福在地經營之墾戶首，

當亦蒙受其利。 

同治年間劉仕連、張貽青、蕭立榮、胡國爾、梁榮昌、姜榮華等合夥津本，

在北埔庄公館右畔，建築有店宇一座，係坐北朝南，以為開張生理，店號「金廣

茂」。
116

就資料顯示金廣茂之資金，合約二千七百大元。
117

金廣茂在同治年間，

曾得九芎林街「協順號」之支持，津本發隘。九芎林街之「協順號」，於咸豐九

年春組成，其股夥包括姜榮華在內，合計六股半，合夥生理，其從事之項目包括

土地之投資、油、糖及米穀等生意。
118

北埔街之商號，與九芎林商號間關係密切。 

此外，姜家與竹塹城之閩籍商鋪亦有合資關係。同治年間某年癸桂月二十一

日，竹塹城鄭劍波(銓「吉利圖記」印)，曾致函與姜榮華，稱及「前表兄在日與

列位合夥生意」，篆號「金義茂」，於月眉庄(今峨眉鄉)經營菸店。
119

惟根據同治

十二年，金義茂股夥陳水生(應為鄭劍波之姪輩)所立收回本銀字可知其父所出之

                                           
115 拙著前引書，頁 38。 
116 光緒六年二月，劉仁魁立收清歸管生理店宇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17 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18 光緒十一年元月，同立分析協順生理股底田業憑約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19 癸桂月廿一日，鄭劍波給姜榮華信，年代不詳(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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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僅一百三十元，
120

可知其資本額不大。北埔街在光緒十二年至少有二十家以上

之鋪戶，
121

當時北埔以腦市、米市、柴市及炭市最為著名，屬每日市，商品均由

附近農村提供。
122 

北埔市街固然興盛，姜家也積極參與商業活動，但其發展仍有其限制。金廣

福大隘地區在日據初，其行政區屬樹杞林堡管轄，根據《樹杞林志》所載「樹杞

林堡為新竹轄地，無港口往來船隻，故無郊。然該地所出之栳、茶、米、糖、豆、

麻、苧、菁等項，商人擇地所宜，雇工裝販，由新竹配船運大陸者甚夥，運諸各

國者亦復不少；布、帛、雜貨則自福、泉、廈返配；甚有遠至寧波、上海、乍浦、

天津、廣東，亦為梯航之所及者。各商各為配運，名曰散郊戶。
123 

相對於竹塹城之郊商、鋪戶，北埔市街之規模甚小。蓋僅管北埔市街繁盛，

但其人口畢竟有限。根據明治三十八年日本國勢調資料顯示，當時北埔庄僅 l52

戶，2010 人；樹杞林街 342 戶，1961 人；九芎林庄 163 戶，1962 人。而新竹街

有住民 855 戶，15011 人。
124

居住於沿山地區住民多以務農為業，其購買力自然

無法與竹塹城居民相較。況且這些物品皆由竹塹街運送至其鄰近地方，為鄰近地

區貿易的中心，進出口物質之轉運站。因為「蕃界」的開拓，各種山工產品如樟

腦，皆以竹塹為大集散地處理，經由舊港運送至對岸，其金額甚大。來自大陸之

輸入品，從舊港運到竹塹，並以之為大集散市場，進而配分到大湖、苗栗、南庄、

三灣、月眉、北埔、樹杞林、九芎林、新埔等小市場。
125

故姜家所處之北埔街或

稍早之九芎林街，均為竹塹城之進出口產品之轉運站之一。也就是說竹塹地區之

商業活動仍以竹塹城商人為主軸，壟斷鄰近地區之經濟利益。因此儘管姜家在這

些地區居於領導之地位，但其商業利益，實難以和竹塹城之商人相比擬；與地方

政府之關係亦較遜色，姜家受地理環境之限制由此可見。 

歷來紳商與地方政府關係已為學者廣泛討論，地方紳商經由地方公共事務之

參與，與地方政府建立良善之關係，對地方事務享有發言權。竹塹地區之紳商鋪

戶以竹塹城之閩籍人士為主，他們經由商業活動所累積之財富，成為參與地方事

務之資本。其具體影響情形因篇幅之故，無暇討論，但他們與鄰近之粵籍紳商之

關係，應是建構在合作與競爭之關係上。無論是土地之開墾，或商業活動均是，

此種關係對姜家之發展亦產生相當程度之影響。金廣福墾號之建立是在閩粵合作

                                           
120 同治十二年九月，陳水生立收回在本銀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21 《淡新檔案選錄行政篇初集》，編號 122231.1，台銀文叢第 295 號，頁 569－572。 
122 《新竹縣采訪冊》，台銀文叢第 145 種，頁 103；《新竹縣志初稿》，台銀文叢第 61 種，頁

21－22。 
123 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料報告(下冊)》(1979 年台

北文岡圖書公司影印版；東京，明治三十八年)，頁 98。 
124 臨時台灣戶口調查部，《臨時台灣戶口調查統計表》(明治三十八年調查；台北，明治四十

年)。頁 56－61。 
125 同註 122，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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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下出現的，但對立之情形在開墾之過程中經常出現，如早期閩籍股夥對資

金開銷之不信任而抵制，招致淡水同知之出面干預。
126

閩籍墾戶在分得耕地之

後，陸續將土地轉賣而為姜家收購，是否亦反應了某些訊息。淡新檔案中存有光

緒年間，新竹鄭家因抗繳金廣福隘糧大租，經金廣福墾戶首姜紹基告官之案例。
127

在劉銘傳裁隘之後，金廣福墾隘經營權結束，其財產歸屬問題，曾引起閩籍股

夥之不滿，經控官後，於光緒十三年由官府裁定，姜家取得金廣福餘埔之經營權。

為了給閩籍股夥補償，姜家撥銀與閩籍股夥，後來以鄭家為首之閩籍股夥即以此

一經費，捐建金山面金山寺之廂房。
128

由這些事例，可見姜家與竹塹城紳商鋪戶

之間，似乎存在某種程度之利益衝突。這些問題之存在不完全建構在閩粵之族群

意識上，實際利益之確保應為其主要之考量。然而姜家之商業利益，與竹塹城紳

商密不可分。因此這種合作與競爭關係的存在，對姜家之發展是有影響的。 

 

(四)政府政策之改變 

 

金廣福墾隘之組成與淡水同知基於地方安全考慮關係密切，故當時同知李嗣

鄴給予千元為經費，並於道光十五年初諭令附近沿山諸隘貼糧以助之。對墾務防

務極為支持，所以在北埔慈天宮即設有李嗣鄴之常生祿位。 

遇有墾民抗租現象，經金廣福墾戶首告官：或閩粵墾戶首間之糾紛，官方均

積極介入，或出示曉諭告知佃民繳納隘租以免延誤隘糧；或親臨其地調解。此一

現象到光緒年間有了顯著的變化。金廣福墾隘入墾大隘地區之前，該地為原住民

聚族居住，經常進出竹塹城及樹杞林一帶地區，因此官方極力支持墾戶，藉以解

決「番害」問題。經過四十餘年，原大隘地區之原住民，或與漢人混同為一，或

退入五指山內層山區，成為漢人與泰雅族間之中間勢力，部分尚且成為金廣福墾

隘之隘丁，一面狩獵一面防番，甚有從事農耕者。就「防番」的角度而言，金廣

福墾隘是完成其目標了。隨著「番害」的減弱，金廣福墾隘之重要性也因而衰退。

尤其在劉銘傳為財政理由裁隘代以官勇，形勢更加不利。 

劉銘傳為使台灣財政獨立，增加稅收為其首要方法，在土地稅上，一方面「力

裁業戶」，一方面實施「裁撤隘丁」，隘糧歸官政策。在此一政策考量下，墾戶首、

隘首成為打擊對象，因此對墾戶、隘首不利的看法經常被提出。認為隘首「向來

藉公肥己，抽收隘租，所養隘丁，多係自家墾丁，勒派地方完租，武斷一鄉。」

                                           
126 道光二十一年二月初九日，姜秀鑾稟稿。道光二十一年三月，姜秀鑾、周邦正等同立合約

字(新竹北埔姜家史料)。 
127 《淡新檔案》，編號 1.7338.1。 
128 承陳運棟先生告知，陳先生曾見過該件合約字。惜筆者未尋著，故無法提出明確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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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其所墾闢之區域則「轉屬虎狼盜賊之鄉」。

130
對於隘租，劉銘傳計劃的處理是

「隘租自十二年(光緒)起全數移作撫番經費，俟清丈事竣，一律按則陞科，再行

裁隘。」
131

對於地方安全則「派勇填紮隘口處所，並議酌留番丁，……編入營伍，

不得散漫無稽，此項經費即在隘租項下發給。」
132

也就是以官方正式組織之力量

替代非正式之民間組織，而將原本流入隘首、墾戶首手中之好處歸諸政府。 

    金廣福墾隘為沿山最大之墾戶，為官府首要打擊之對象；就金廣福墾戶而

言，裁隘對其利益為害最大，故其抗拒也最大。光緒十二年九月大隘墾戶金廣福

等曾聯合沿山各墾戶，具稟說明「沿山墾隘係稟官給戳，自行招股津銀，披荊斬

棘，設隘防番，以極力墾成之糧，養極力墾成之隘。」力圖說明墾首對墾務與地

方之貢獻，以及隘勇設置仍無法周延，不足以保護墾民，隘丁若撤除，勢必造成

「生番」出擾，墾民四散，形成嚴重之問題。
133

姜家為金廣福墾隘粵籍墾首，實

際掌控金廣福墾隘之營運，官府此一措施，對姜家影響最大，故極力抗拒之。 

    光緒十三年五月南埔庄徐丙旺，赴縣呈報其兄徐阿苟，在金廣福界內新藤坪

耕種為活，五月二十一日在埔園撥草，為生番殺斃割去頭顱。認為新藤坪尚無兵

勇把守，生番連日猖獗，居民難免受其茶毒。因而呈請官府「派撥精選勇丁駐防

堵禦」，否則「佃民惶恐躲避紛紛」。
134

姜紹基亦將前情具文稟報新竹知縣。 

    對於此案劉銘傳於光緒十三年六月批示認為： 

 

    不意前墾戶姜紹基，年輕浮躁，因裁隘懷恨撫番人員，一聞化

番殺人，喜不復寐，百般播弄，邀約該民人赴縣控告，捏稱金廣福

墾地埔園撥草，任意牽扯挾制營縣，為隘稱租，緩宕地步，居心實

不可問，且該墾戶名目早經奉裁，……總之姜紹基以裁隘為不樂之

事，遇事生波，希冀將來死灰復燃。
135

 

 

但姜家似乎未感受到其嚴重性，進而調整對策。姜紹基再度聯合各墾戶聯名具

稟，「以生番疊出擾害不可一日無防，請即撥勇按隘填紮，即可遵諭撤隘繳租。」

因而激怒劉銘傳，嚴詞批曰：「墾戶藉養隘丁，私收隘租肥己，積習已久，一旦

清查歸勢必多方阻撓。查前山生番業已一律歸化，新竹全境特派林道所部全嚴密

分防，以後遇有需兵填紮之處，即由該墾戶等稟請林道察酌派兵防守，一面嚴飭

該墾戶趕繳隘租，不得藉詞違抗，如有把持不遵，即查明提究勒追，毋稍贍循。」
136

劉銘傳對姜家極端不信任，甚至有很強之敵意，由此可知。 

                                           
129 《淡新檔案》，編號 17329.34。 
130 劉銘傳，《劉肅公奏議》，台銀文叢第 27 種，頁 233。 
131 《淡新檔案》，編號 17333.8。 
132 《淡新檔案》，編號 1.7328.3l。 
133 《淡新檔案》，編號 1.7329.34。 
134 《淡新檔案》，編號 17110.1。 
135 《淡新檔案》，編號 17110.13。 
136 《淡新檔案》，編號 173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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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銘傳可說是台灣當時最大的當權派，姜紹基為其家族利益而與之對抗，當

然要吃虧。所以姜家不但無法施展其長久經營山地之經驗與實力，在官憲執行開

山撫番政策中獲利，反而受害。顯然姜家基於己身利益考量，未能洞視政府政策

變化，及本身調適之道，而喪失一有利的發展時機。 

 

五、結論 

 

姜氏家族自姜仕俊來台(其時間約在十八世紀三○年代)，至明治三十六年(光

緒二十九年，1903 年)，前後經歷約一百七十年。其間姜氏家族一直參與第一線

之土地拓墾。先是在紅毛港，成為當地墾戶汪仰詹之佃農。之後，為了尋找新墾

地，而搬遷至當時漢墾民開墾第一線之九芎林地區。在九芎林地區姜家得到了好

的發展機會，姜勝智成為九芎林庄之佃首，被尊為開墾九芎林庄之始祖；姜秀鑾

則在九芎林醞積了實力與經驗，凝聚進一步發展之潛力。金廣福墾隘之拓墾事

業，使姜家之墾闢事業達到了巔峰，亦逐漸累積了相當之財富。但姜家子弟，並

未因為擁有了龐大財富，而侵蝕其前往開墾第一線尋找墾地之強烈企圖。因此又

以北埔為其據點，以先前所累積之經驗、聲望與財力，再出發前往鄰近沿山地區

開墾。 

姜家不斷向新墾地前進，使姜家先後取得發展之機會；但過度重視土地之取

得，影響子弟之教育。蓋開墾之前線，向來文風遠遜於墾熟之區域，更遑論與商

業發達文風興盛之竹塹城相比。再者土地之拓墾，一方面為姜家帶來相當之財

富，一方面其「防番」武力，使姜家安全無虞，而且在官方制式武力衰弱時，發

揮了積極之作用，使姜家藉以建立在官府之地位。經由土地拓墾，姜家已足以成

為極具影響力之地方領導人物。所以姜家子弟，似乎不必致力科舉功名之追求，

即能使姜家穩定成長。此固然表現出姜家務實之一面，但似乎也限制姜氏家族之

發展。 

又姜家一直頗為人丁稀少所苦，自姜榮華以後兩代都英年早逝，使姜家之發

展大受影響。不是由婦女主持家務，就是主持人年少，缺乏經驗。而此時正是台

灣局勢巨大轉變之際，尤其是政府之裁隘政策。如果因應不當對家族發展均有不

利之影響。姜家之抗拒裁隘，是對台灣大局認識不清，所為之錯誤決定。雖然後

來姜家極力設法彌補，如以姜紹基之母胡氏之名義，出資購買大南坑一帶土地捐

與化番，以解決官方難解之問題。甚或出資三千大員，參與廣泰成墾號，拓墾距

北埔甚遠之大湖、罩蘭等地。均可視為姜家主動向政府示好之善意表示，但是其

效果如何，實值得懷疑。 

姜氏家族為一務實之拓墾家族，不斷前往新墾區尋找發展機會。以墾戶首地

位與官方建立良好關係；並以其在地方領導人之地位，經由公共事務之投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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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出力，鞏固其家族在地方之影響力。土地之拓墾使姜家獲致良好之發展機會，

但也限制了家族更上一層發展之機會。姜家不斷向新墾地前進，以獲取利益的現

象，正是清代台灣漢人企業精神之表現。
137

今日台灣之企業家，不斷追逐利潤，

其精神不也是如此嗎？ 

                                           
137 溫振華，〈清代台灣漢人的企業精神〉，《歷史學報論文集》(台北：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

所，1994)，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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